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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夫婦最開心的，也是人類最純真的喜悦，莫過於目睹自己的嬰兒激 
剛誕生。每I位屬於父母的小寶貝，被醫生拍打大叫一聲後，便開始了他矽 
人生。 

雖然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路，但大部份的人生都是充滿希望的。當中總杳 
一些人會活得較苦，不過只要堅強面對，也可以活得幸福快樂•，但亦有些X 
連面對也來不及，便已給了結此生，實在相當可惜……下面説的一個人，便 
是一個有無限可能的小朋友，如何給心狠手辣的親人扼殺她的未來。 





哭喪尋女 

二 oo 七年七月六日，一名女子——鄭慧雯 ( 簡稱「阿雯」)急步走入 
警署。 

「阿 sir ! 我的女兒不見了！不見了 =:」阿雯慌張的説。 
r 這位女士，慢慢來，到底览生甚麼事？在何處不見了女兒？你要冷靜 
1點吿知我情況，我才可以幫到你啊！」一位警察説。 

「是這樣的！我剛才和女兒去吃完早餐後，便到停車場取車準備駕車離 
去，由於我忘了繳付停車場費用，便叫女兒在車旁等候我回來。但……但我 
回來後，女兒便不見 tr -! 」阿雯慌張地説。 



r 你先冷靜一下 •; 你家人會否已帶了她回或者她是否自行回家了？ 
近来有沒有特別事情發生？如受人恐嚇或有不明人士跟蹤？你是在哪個地方 
不見了女兒？」另一位警察問道。 

「我想起了！早幾個星期前，經常有不明來歷的電話打來我家，又沒有 
聲，近來又覺得好像有人監視我們似的 1 ,而我女兒早幾天説過，有個叔叔打 
過電話來問她的居住環境及家人，還有一次在家門前玩耍，又有個叔叔摸她 
及給她糖果，總之！我現在不見了女兒啊！嗚……」阿雯開始失控痛哭了。 

雖則這小朋友失蹤未夠半天，但對於一個母親來説，當然是緊張不已。 
案件雖有可能是一場誤會或家庭問題，不過失蹤者是一個小朋友，而且按阿 





雯的資料提供，也不似是一件普通失蹤事件，故此警局也馬上派岀警員，跟 
隨阿雯到出事現場調查。 

從阿雯口中透露=小盈瀛的失蹤，懷疑是有可能涉及一個變態者的行 
為，故當局極為關注。 

案發不夠數小時，經警方及傳媒呼顳下，事件有如洪水一樣傳遍整個大 
馬，由於失蹤者是一個天真美麗的小女孩，當局懷疑有變童兇手出沒，隨即 
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有不少自願人士及民間團體，也加人搜索行動。各 
人都希望盡快找到這個小朋友，也希望她可以吉人天相。 


二 oo 七年七月 - tl , 日，事件傳到一個名為「.馬華檳州婦女組」，她們了 
解過事情及阿雯的情況後，便馬上為此事召開了記者大會。在大會上，阿雯 
雙眼通紅，眼肚瘀黑，似是沒有安睡，她先定神説： 

「各位朋友，我在此希望大家幫忙，我的女兒黃盈瀛昨天在害央害魯巴刹 
停車場內失蹤了。我……我……請大家幫我 ...... 找回我的女兒……嗚……」 

説到此，阿雯已聲淚俱下，哭成淚人，再也説不出半句話。在場人士看 
到這個情況，無不心酸，此時婦女會組員唯有代為打完場，及要求各方可以 
施加援手，盡力協助尋找盈瀛下落。同時間，這婦女組織也印製了過千張尋 









人傳單，動用所有人手在街上派發，希望引起全國人民關注，也希望從中發 
掘多一點點線索。 

此事也引起大馬政黨黨員的關注，他們決定一同加入協助行列，動用工 
作人員搜尋小盈瀛下落。可惜到晚上仍未有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七月八日，案發後大約二十小時，一切所得的資料都沒有多大用處，事 
件至今仍毫無進展，危險也愈來愈大。為了鼓勵市民積極提供線索，崙央答 
魯福利協會發岀一萬元賞金，給提供女童行蹤消息的人士。 


這天一大清早， SlK 和同居男友王志良 <簡.稱「阿良」》-連同婦女會 
工作人員及主席黃女士，一同到出事地點苔央岑魯巴刹派發尋人傳單。身為 
母親的阿雯和阿良不斷向途人要求幫忙留意。 

忙碌了一個早上，大家已經汗流浹背，小休時黃女士剛好在阿良身邊- 
便問道： 

r 王先生，聽説小盈瀛不是你的親女兒是嗎？」 

「是……(很哀傷的樣子)……雖然她不是我親生，但我當她有如親女 
兒看待……我最愛是聽她唱歌，她也對我很好，當我如生父一樣。如今發生 






這件事，實在令我十分擔心，我寧願出事的是我。」阿良回答。 

黃女士聽到阿良的對答-心中也暗讚他的氣量和親情，估不到他可將人 
家的孩子視如己出。看着他和阿雯努力地叫途人留意，也明白這個小朋友對 
他們是何等重要，故此她心中決定無論怎樣也好，定必要找到線索，找到這 
個小女孩的下落。 

但又有誰會想到，再過數小時，大家便會明白這兩個人其實是披着人皮 
的野獸 . 



尾巴敗蕗 

在警局中。 

「已二十多小時，全國警察連同民眾集體行動，居然都找不到一個小朋 
友？阿來，你真的找過任何一個有可能性的地方？」探長波叔問。 

波叔是 I 個很出色的探長，過往有數宗大案件，都是由他精密頭腦的推 
理才破案，而他手下阿來，也是一名聰明的勇探，是波叔的得力助手。 

「有啊！不過大部份人的口供，不是沒有太大印象，便是只看到阿雯| 
人，也查過其中一部防盜攝錄機的影帶中，拍攝到的也只有阿雯一人，沒有 




人見過她的女兒在身邊。由於只有餐廳收銀機上的攝錄機有拍到影像，故也 
可能是女孩坐在遠處，而沒有入鏡頭吧。但職員提供資料，也沒有印象見到 
有一個小女孩單獨坐在店內。」阿來道。 

沈思了一會，波叔再問： 

「那你可否再説一次阿雯兩母'女的背景？」 

「事主黃慧雯及黃盈瀛，她們住在亞依淡新市鎮幽夢園門牌一 1-05-3 A 號 
的組屋單位，阿雯早已和先生分居，現在只和女兒及她的男友王志良居於上 
址。」阿來道。 


「那……事發時她們各家中成員在哪兒？有沒有不在場證據？」波叔 

問。 

「事發早上，阿雯和盈瀛一同去了害央苔魯巴刹吃早餐；阿雯前夫黃榮 
秋先生已移居中國雲南很久，這個月也 J 5 有入境記錄，暫時也未聯絡到-其 
他親人都住在遍遠的地方，也有不在場證據，而阿雯的同居男友王志良，則 
在家中休息，到事主致電才知有事發生……」阿來再翻看檔案。 

「在家中？也是説除了阿雯可證明他一直在家中，就沒有其他人可以做 
證？」波叔問。 






「暫時沒有啊。因為他説是一個人在家中睡覺，而他們又只有三口子同 
住，故沒有人可以證明。」阿來説。 

「那鄰居有沒有再説其他，例如聽到他們經常吵罵？小朋友大哭等 
等？」波叔問。 

「這個……有！隔壁的鄰居説經常都聽到小朋友在大哭和大叫，似是被 
打的大叫。而他們三個人相處同住也沒有半年時間。」阿來説。 

波叔深思了 一會兒，吸了 一口煙，細心想，覺得事件有點不尋常，因為 
他翻看了多次阿雯的口供和證人的口供，發覺由她食早餐到去停車場付款處 
付款，各人的口供中均沒有提及看到一個小女孩。由於餐廳是開放式，沒有 




人留意也不出奇，但問題是，既然阿雯明知有懷疑變態人士跟蹤她們，身為 
一個母親，如果她是緊張和愛錫這個小朋友，沒可能會留她單獨在這麼靜的 
停車場 o 

而且，按推理她們兩母女由到達停車場，到餐廳吃早餐，再回到車場取 
車子，應該有不少途人會看到，就算不留意，也不會這麼多人之中，卻沒有 
人提及或肯定見過一個小女孩吧？為何所有口供及人證，都似乎完全沒有這 
個小朋友的存在？而餐廳職員也沒有一個看到？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阿良説他一直在家中，到阿雯通知才知出了事，這 
個口供表面看似沒有關係，但另一方面，鄰居説上址經常發出小朋友被打罵 
的哭叫聲…… 

波叔心中愈想愈古怪。 
r 阿來，這天應該要上班，冕嗎？」波叔問。 

「是啊！是平日，應該要上班的。對了！波叔！」阿來忽然想到一個邏 
緝性問題。 

「那天是平日，基本上任何人都要上班，也要上學，事發時間是上班上 



學中的時間，為何事 ii 、 無故會帶女兒岀去食早餐？又不是那小朋友生日，而 
那男的沒有工作嗎？」波叔問。 

「呀！他暫時失業……還有一點是，他曾入過戒毒所。」阿來説。 

「那即是説，他有可能經常在家中，對着那小朋友打罵，所以鄰居經常 
聽到懷疑毆打小朋友的哭聲。他也曾染有毒癮……莫非？」想到此波叔開始 
有點懷疑了。 

「這兒還有一個新消息，據他們住所附近一個油站有職員報稱，在案發 
前一晚大約十時，有一個酷似阿雯的女人和一個黃種男人，到他們處買了電 





油。」阿來翻看資料道。 

波叔將疑點一 一向阿來分析，大家都覺得有點不合邏輯，故馬上再請阿 
雯回來問話。 

r 阿雯女士，我們收到消息，懷疑你女兒有可能出了事，因為今早有人 
發現有一具屍體。」波叔用假話道。 

阿雯一聽後，心中一震，眼神及表情馬上有點緊張。波叔審問犯人這麼 
多年，直覺吿知這似是有作虧心事的表情。停了一會，阿雯吞一吞唾液，便 
説： 

「是……是嗎？你們在哪兒找到？」阿雯問。 


「這個暫時是機都，，不過我們有理由懷疑這小女孩被人謀殺棄屍。」阿 
來説。 

此時，阿雯開始表現得有點不自然，波叔再問： 

「阿雯，為何你這麼緊張？你女兒岀事了，為何你會那麼緊張？你看你 
雙手為何緊握在雙腿上？你很緊張麼？/波叔開始盤問她了。 

由於懷疑案中有案，波叔和阿來再施加壓力，看看阿雯到底在説真話還 
是假話，處處追問可疑點，令阿雯愈答愈亂。四小時過去了…… 

r 現在我問你，為何你知道有陌生人對你女兒不利，你仍會大意地留她 






在停車場？為何沒有人見過你帶着黃盈瀛出現？王志良是否仍有吸毒？你們 
有沒有虐打女兒？你們案發前一晚買電油做甚麼？快説！」波叔質問阿雯。 

經過波叔不斷強硬及馬拉松式的質問，阿雯已陷入精神崩潰及良心貴備 
狀態。 

「好了好了卩我認了 n 我認了 lr : 不要説啦！我的確是講大話！是王志良 
殺了她，是志良殺了她的！嗚……我不知道，我不想的……嗚……女啊…… 
媽媽對不起你啊！嗚……」阿雯已經受不起內疚而招認了。 

這已是案發後三十小時，警方馬上發出通缉令，要拘捕王志良回來協助 






調查，本來阿良以為’ S ,' 一個天衣無縫的殺人騙局，如今已經東窗事發，未知 
真相經已敗露的他，很合作地跟隨警員回警局助查。 


殺人者一定是心虛，警員分別跟他們二人錄取口供，發覺疑點重重，也 
有很多不合理之處，例如阿雯説阿良是在家中，但阿良又説他外岀了等等。 

經警方不斷的盤問，真相開始■一揭開。結論是小盈瀛確實已經死去， 
而且更被分屍及毀屍滅蹟。而經綜合起來的口供，波叔推理出案情的大概是 
這樣的。 




是寄居於娘家，後來阿雯認識了阿良後，阿雯以為有個男人在家做經濟支 
柱，便不必再勞煩老人家照顧女兒，自己則可在家中照顧女兒，因此便接了 
女兒回來同住。但阿良不務正業，經常在家中百無了賴，反而要阿雯再岀去 
工作，阿良則在家中照顧小盈瀛。 

期間，因為女兒對母親的新男友(阿良)沒有甚麼好感，也因為不習慣 
新環境而經常大哭大鬧，亦由於小盈瀛經常要和媽媽同睡，也阻礙了阿良和 
阿雯的私生活，憎恨日積月累下，阿良便經常虐打小盈瀛來發洩。 

直至二 oo 七年七月五日大約傍晚時份，阿良吸了毒品後，剛巧小盈瀛 


又在吵鬧，阿良受藥 tl :- i ' 響下，再度毒打小盈瀛至內傷，後來更傷重死亡。 

阿雯回家後發現女兒已經死亡，被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後來阿良不知 
用甚麼方法説服阿雯後，竟然殘酷地肢解小盈瀛，然後連夜運到不同地方 
燒屍處理。據他們透露，死者部份的屍身經已給火化燒焦，死無全屍。 

r 無論怎樣，就算是化灰也要找回一點證據！否則就給這人渣逍遙法外 
了！」 

波叔對阿來及眾部下命令。 

一聲令下，眾警員手中掌握資料便岀發，到各棄屍地點搜尋被肢解的 




屍體。據疑犯提供的地方，包括有垃圾站、山邊、河邊、墳地等等。經多 
個小時的地毯式搜索，懷疑藏屍地點中有一個墳地的其中一個墓前，找到 
有一個似是剛剛燒焦的痕蹟，而這個痕蹟令任何人看了也毛骨悚然，這焦 
痕有如一個小朋友的身形，警員也在附近找到一點小骸骨、毛髮及未燒毀 
的衣服。 

疑犯也説他們將屍體燒至熏黑，再掉入河中，其間警方也有派員到河流 
一帶搜尋，可惜仍未有發現，及後警察再到事發單位調查，也發現有少量血 
漬灑在牆身暗處，警察們便收集所有證物，一併帶回局中調査。 



七月二十日，鑑證科房間內。 

「怎樣了，報吿出了嗎？」阿來向鑑證科同事問道。 

「對了，一切吻合，血漬、骸骨、毛髮、衣服上留下的纖維組織等等， 
都是來自同一個人的 DNA ,也就是受害者黃盈瀛的。而當中現場證物上黏上 
的纖維，經化驗後，證實夾雜了大量王志良及鄭慧雯身體組織的 DNA - 所以 
我有理由相信他們是疑犯。」鑑證部同事説。 

阿來肯定 r 消息後，便馬上通知波叔，波叔也心知這對狼心狗肺的豺狼 
終有露出尾巴這一天。他馬上向拿督辜瀚生請示過後，便決定根據第320條 








刑事法，起訴阿雯及阿良蓄意謀殺小童黃盈瀛。 

據知這案件真相曝光後，所有曾出力幫忙的人士，團體及官員，都無不 
既驚且怒，驚是這對兇手可如此冷靜，欺騙了全世界人的善心，怒是絕對無 
法原諒如此禽獸的行為！ 

但是小盈瀛的屍身，除了當天警察們找到的零碎殘肢外，最重要的頭顱 
仍是下落不明…… 



殘魂上身 

在二 oo 七年十月，我和「怪談」拍攝組正好計劃到大馬檳城拍攝最 
新一輯「大馬不思議手記」，在此之前也從報紙中得知這宗駭人命案，也 
打聽到數月前在龍鳳宮曾做過一場有關招魂(小盈瀛)的法事，反正龍鳳 
宮都是今輯一個必經地點，故我們便提早行程，到達後第二晚到那兒拍 
攝。 

我們抵達龍鳳宮後，便拜訪宮內主持「大伯爺」(又稱白無常)，談及 
這件事時，據大伯爺稱，由於小盈瀛死時被毒打，肢解及火燒致死無全屍， 





故魂頭 I 定被打得四散，所以榮秋便找大伯爺為其招魂打齋，希望可以令女 
兒早日登極樂投胎，以免化成孤魂野鬼。 

可惜法事並不太順利-可能是小盈瀛魂太弱，大伯爺花了很久都無法招 
唤小盈瀛的三魂七魄，故後來也暫時將收集到的殘魂封在宮中一個檸檬內。 
得阿 Ben 事先安排，當晚我們也相約了黃榮秋先生(小盈瀛生父，簡稱 
「榮秋」)到場，親身向他了解事件真相，當我們由當事人生父口中得知內 
幕後，眾人無不驚訝！正所謂「虎毒不吃兒」-我也無法想像天下間有母親 
居然可以包庇一個殺人犯殘殺自己的女兒。 

跟着我們要求榮秋及大伯爺可否給我們接觸被封在檸檬內的小盈瀛殘 


魂，估不到他們一口便—答應 r ，大伯爺便挑選了 Rachel 作為見證者，原因是 
女性的通靈力比男性好，尤其面對這力弱的殘魂， I 定要找一個心地純潔的 
女性才可。 

隨後，大伯爺準備好了 一切，便開始作法引小盈瀛的殘魂和她們溝通。 
不過法事開始後不久，可能是 Rachel 太過驚慌及體弱的緣故，她只感到一陣 
寒慄後便開始感到頭暈及不適，故我們也馬上停止她和小盈瀛的通靈行動。 
跟着大伯爺便再選了思敏通靈，而今次就比較順利了。 

「盈瀛……你在這檸檬內嗎？」思敏問。 






檸檬在轉着，也是代表「是」。 

跟着我們再問了一些簡單的問題，隨後就再沒有動靜，我明白這是魂頭 
力有不足的現象，所以我們也到此為止了。 

法事過後，我回想剛才榮秋將他愛女的相片交給我們看，我看着小盈瀛 
生前精靈的模樣，甚是可愛，可惜勢估不到，一對野獸居然可以如此重手- 
虐打小盈瀛致死後，更將她肢解及燒屍，令她死了一次又死一次。實在令我 
有説不出的心痛。 

原本我們行程中只是拜訪龍鳳宮及榮秋，了解 I 下當天法事及向小盈瀛 



通靈，並沒有預算 s .^ 1 蹤這案件，不過經過今夜的事，和當事人生父接觸 
後，各人的心中也有一股正義之火在燃燒着，似要想為這件事出一點力。 


我本於一個「緣」字，也本着祖師助人為善的精神，我説： 

「達、 Jackie 女、 Ben ，我想你們都知這件命案，是很令人痛心疾首，天 
怒人怨，既然我們來了，也是一種緣份，我不想袖手旁觀，不如我們改一改 
行程，我試試看可否幫小盈瀛招魂，幫他們一點忙，好嗎？」 

他們眾人沈思了一會…… 

「我沒有所謂！反正我們經常有突發任務呢！」阿 Ben 説。 





「在一個有良知的人身上，我覺得我們來到這裏，正如師傅説是一種緣 
份，要我們出一點力。我贊成改行程，何況師傅和我們一起這麼久，也沒有 
求過我們，我們不如一同去看看吧！」 Jackie 女雖是一個很硬朗的女孩，但 
也雙眼通紅的説。 

「這個 ( 沈思了數秒)……好的，我們明天行程全部改為主力報道及 
追蹤這件事吧！阿 Ben ，你去安排一下，公司要解釋的問題，我自會解決 
了。」阿達堅決地説。 

阿 Ben 隨後便向榮秋表示我們的要求和心意，他聽後連番多謝我們的善 



心，並馬上答應我們 ai , 小盈瀛進行另一次招魂儀式。 

可能是小盈瀛魂頭太弱，所以在龍鳳宮招不了她的魂魄，以我經驗得 
知，如有這類似情況，到兇案現場或他生前住過的地方直接招魂，是最好的 
一個選擇，事關死者的魂一定會殘留在這些地方一段時間，所以我們便預約 
好第二天到小盈瀛生前居住的地方，她的婆婆王世華(簡稱 •• r 王婆婆」) 
家中進行招魂儀式。 

順帶一提，在節目推出後曾有人問，為何當天疑犯阿雯可以在場一同招 
魂，而不是在拘留所？這個我起初也是摸不着頭腦，但事後才得知，原來根 




據當地法律，不是兇手是沒有罪的，也即幫兇是不犯法，故阿雯在事發後向 
警方轉為污點證人，頂證一切均是阿良下手，自己是被教唆協助處理屍體， 
而被暫時獲釋，這法例可真耐人尋味。 

言歸正傳，當天我們先約了榮秋在酒店大堂等候，打點好一切後便 
出發，而阿雯、王婆婆及其他家人，則在家中等候我們前來，在進入屋 
苑範圍時，可能是我的靈力波動而被觸及的關係，心中有一陣悲痛感覺 
閃過。 

到達小盈瀛婆婆的家中後，我首次接觸到阿雯，她的外表並沒有特別兇 


狠或奇怪，不過神情， a ', 十分悲傷，而她和秋榮並沒有交談或坐在一起，可能 
是榮秋不願意，根本沒法相信或接受她的過失，但由於今次要她招引其女兒 
的靈魂，故無可奈何之下，一定要阿雯出席這個儀式。 

我看過了屋中的情況，及在神位前上了清香後，便開始準備招魂用的器 
具。但由於小盈瀛是死於肢離破碎及死時極度驚嚇，魂頭一定是殘缺不全， 
故用一般招魂法未必可招喚其魂魄。 

故此我引用了道家「太乙真人蓮花轉生之法」，也即《封神榜》中，哪 
吒削骨肉還父母死後，太乙真人用蓮藕及蓮葉重做其身體轉生之法，事關他 



們有一個共通點都是肢離破碎，故我覺得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一切準備就緒，法事便開始，開始後不久，眾人都全神灌注望着我，而 
忽略了身邊的事。大約十分鐘後，思敏發覺身邊的 Rachel 有點不妥，好像頭 
暈暈的站不穩。但法事在進行中，又不可有聲音，故思敏抓着 Rachel 的手， 
再推一推她，試圖用身體語言問她是否不適，不過 Rachel 則點點頭表示還可 
以。 

當時我正在聚精匯神作法，當我勅令一起！身邊的 Rachel 馬上翻白眼暈 
倒了！此時我知道小盈瀛的魂借了 Rachel 的身體，於是我馬上過去用指訣壓 


着 Rachel , 先穩定了 ㈣ 盼身體及元神。 

「小盈瀛來了，但很弱，不會停很久，你們快來問問她！」我催促眾人 

道。 

在一旁的小盈瀛家人，前一刻被這情況嚇呆，此時才如夢初醒，王婆婆 
及阿雯馬上上前向着完全失去自我意識的 Rachel 問： 

「是你嗎乖孫……嗚……盈瀛啊！」外婆問。 

「是媽媽啊-.盈瀛……嗚.…：你在嗎？」阿雯問。 

「是……很冷 ……」 Rachel (小盈瀛)氣若浮絲道。 







良 


這一刻他們家人對小盈瀛的思念，有如山崩般爆發出來，只是一句回 
應，就像是令小盈瀛還陽一般感動，外婆和阿雯已哭成淚人。王婆婆的情緒 
完全控制不了，不斷喃喃細語：「小盈瀛回來了，真是我的乖孫。」 

「女兒啊！嗚……是誰？是誰害死你啊？」阿雯問。 

「是……(很弱的聲線)是……哥哥 ……」 Rachel (小盈瀛)答。 

此話一岀，眾人都已知道兇手真的是(法律上是「極有可能是」)阿 

「那你的身體在哪兒啊？説給媽媽知？嗚……」阿雯再問。 







丨 I 

「很冷……水……淆……黑 ……」 Flachel ( 小盈瀛)開始沒有聲了。 

當 Rachel (小盈瀛)回答了這最後一句後，我只感到那股氣已經不存 
在，我説： 

「她走了……太弱了，她無法停留。」 

跟着 Rache 二軟便整個人倒在地上，我們馬上抱起了她入房間休息，幸 
好她很快便回復了知覺，並向我們問剛才發生甚麼事，她現在整個人都完全 
沒有氣力，頭也很暈。 

看到王婆婆哭得肝腸寸斷，榮秋滿眼通紅，我的心實在既悲且酸。一個 












可愛的小朋友，就這樣和家人陰陽相隔，試問要多少時間才可修補這個傷 

口 ？ 

反看阿雯，也是哭成淚人，但既然明知有今天的後悔，為何當天她要協 
助兇手瞄天過海？我實在有一種衝動想責問她一番，不過今次主要目的是幫 
小盈瀛招魂，何況只要是有罪，法律一定會制裁，故此作罷了。 

事後 Rachel 問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何小盈瀛會上了她的身體。我便 
解釋説： 

「因為你 ( Rache 二本身是一個教徒，所以在心境方面會比較單純，如 


碰巧『頻道』相近的靈體：便會比較易受他的力量影響，而在龍鳳宮你曾接 
觸過小盈瀛的殘魂，便成了一條引線。而今次我作法時，因為你在眾人中的 
精神力是最純，等同一張白紙，加上咋天的接觸'故此小盈瀛便進入了你的 
意識，用你的肉體來和我們溝通，可惜她的魂真是很弱，所以都是停不了很 
久便消失了。而一般曾給上身的人，事後身體會有如做完苦工 I 樣辛苦，這 
也是基於靈體吸取了你的精神來支持自己現身所造成的後果。但你放心吧， 
我一會兒幫你做場儀式，那便沒問題了。」 

説回小盈瀛婆婆 I 家，雖然我對這家人很抱歉，無法可以招回小盈瀛 





的魂魄回來，但起碼也得知由她親口説的真兇，以及她的頭顱大約在何 
方。 

「對不起大家，我已盡力了，由於今次我沒有太多準備，而且你女兒的 
魂魄也實在太弱，暫時我也沒有可行之法，我回去後看看可以再怎樣做，然 
後再聯絡你們。」我向王婆婆一家説。 

榮秋和阿雯也沒有介意甚麼，他們已很感謝我們這樣無私的幫忙，所以 
他除了道謝外，也不知説甚麼好了，而王婆婆則邊哭邊要求我再找她的孫女 
回來，阿雯上前阻止她的跪求，也吿知她不要再麻煩我們了。 


「婆婆，不要這樣，你放心，我先回去準備，我可以幫忙多少，便幫多 
少，放心，不要哭了，人死不能復生，只要事件可水落石出便是對小盈瀛最 
大的安慰了。」我握着王婆婆的手説。 

看着王婆婆的悲傷，我眼中也不禁流下了一兩滴眼淚，不過現實是現 
實，除了傷心及悲痛外，人去了，便是去了，不可能再回頭。白頭人送黑頭 
人，實在是任何人也不想看見的場面。 

打擾了差不多一天，我們向小盈瀛一家道別後，也收拾器材離去，回程 
時我心中反覆的想，然後再屈指一算，便説： 

「達！明天可否抽一點時間？我看她的頭顱應該在燒屍墳地附近的河 






流，我們去碰碰運氣好不好 ？ J 
阿達想了一會。 

「也好，反正明天的拍攝安排在下午後，早上我們可以試試！」阿達回 
答。 

「甚麼？真的去找人頭？」 Jackie 女問。 

「是啊！你怕嗎？」阿63説。 

「不……我才不怕，有甚麼東西我沒有見過”：」 Jackie 女説。 

不過我卻看到她的手在震抖…… 






第二天早上，我怀便出發到燒屍現場附近的.一條河流 < 松林花園後)進 
行搜索，阿 Ben 也安排了 一些件工及人士協助打擠。 


「啊！師傅=:」一位工作人員大叫，我急急跑上去。可惜原來是一個沾 
滿了泥濘的皮球，再一會後，時間也到了中午，我表示不用再找了，可能頭 
顏早給沖了出外海或大河段了，所以今次也是無功而還。 

我們唯有收拾好心情，繼續向餘下的行程進發了。 




祖師指引 

回到澳門後，這段日子我一有空餘時間，便會想方法嘗試去看看可否再 
次招喚小盈濂的魂魄，但我翻了很多典籍，都是未必可行，事關上次我用的 
方法已算是最可行了，但仍未能做到，為此我一直耿耿於懷。 

直到節目播出後-官方收到極多觀眾來電及來信，要求官方跟進這件 
事-也要求我可否再次為小盈瀛到大馬招魂，令她可早日安息。雖然我心中 
也有同一個希望，可惜我仍未找到解決辦法。 

在第三晚的節目，曾給小盈瀛附身的 Rachel 是該集的嘉賓主持，也是 
播出她被小漱盈附身的一集，電視台希望可以現場直接訪問她當時的感 


受。 

可能是 Rachel 曾給附身，受小瀛盈餘下的精神波動所影響，在節目播岀 
期間，她接受思浩訪問時岀現了歇斯底里的現象。 

當時她只説了 一句：「求你們幫助她，我不想説啊……」她説罷便直奔 
出錄影廠，當時大家都給這個突如其來的情況嚇呆了，我看見情況有點不 
沙，也不理會節目正在直播中，馬上就追出去看個究竟。 

因為曾經有一個個案，是一位曾被附身的人，因為受靈體的殘留精神 
影響，而出現不能抽身的情況，嚴重者更可能會自殘身體，甚至有自殺傾 









向-需要長期接受精神治療，故此 Rachel 出現這個反常現象真的不是開玩 
笑。 

我和其他電視台員工一同追出去影棚，看到 Rachel 瑟縮一角，不斷的自 
言自語： 

「求你們幫幫她……嗚……求你們幫幫她……」 

她抱膝坐在地上，一直不斷重覆這句話，就像|個飽受驚嚇的人無 
助地哭叫.，如不明白整個過程的人，一定以為她有精神病或受到甚麼傷 
害 O 





我上前半跪着，然後輕聲地説： 

「你怎麼了 Rachel ?是小澈盈嗎？」 


「她很慘，求你們幫幫她啊！嗚 ……」 Rachel 一邊哭一邊説。 

「不要擔心，師傅一定會盡力幫忙的。你現在只管放鬆，慢慢放鬆，向 
着有光的地方走，慢慢來不要怕。」 

我輕輕拍着 Rachel 的手安慰她，並暗地裏用法科幫助 Rachel 安定心神- 
以保她不致受到同化而無法抽身。 

過了一會兒， Rachel 開始冷靜下來，情緒也回復穩定，她只覺得身體十 
分疲倦，她憶述之前的事有點迷糊，只覺自己剛才完全不受控制，一直大哭 








和覺得十分悲哀，而且更不由自主地不斷重覆着一句話.，我明白這便是如我 
之前所説的，當事人受到亡者附身後，被靈體殘餘的精神力影響，導致出現 
失去自我意識的現象。 

事後我為 Rachel 做了 一個簡單的驅邪儀式，然後便由公司員 H 陪同下 - 
送她到醫院作身體檢査，幸好都沒有大礙。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我覺得小盈瀛的事不可再拖。在種種預兆下，這件 
事似是一定要我去幫忙，只不過我真是暫時無法再作進一步行動。究竟如何 


可以幫得上忙？當時， wi ■是萬無頭緒。看着壇上的祖師爺，我上了一炷清香， 
心中懇求祖師爺可給我一個指引。 

有 I 夜，在夢中我看到一班着白衣的人在 I 同打坐唸經，其中 I 個坐在 
中間，金光閃閃的長長白鬚老人，站起來向我笑着，並指向這班白衣人，然 
後我便醒了，此時我猛然想起一個方法，團結便是力量，那老人一定是祖 
師，他想指引我明白， I 人之力有限，但合眾人的念力，可能會成事，故此 
我馬上致電給阿達(那時是晨早匕點正>。 

「阿達，師傅啊-■我想到方法了！但我要你們幫忙。」我很興奮地説。 






可憐的阿達剛開完夜班，又剛巧忘了關手機，便給我吵醒了。他不過還 
是很多謝我，並沒有怪我，還慢慢聽我的要求。 

「我希望電視台向各位觀眾發岀幫忙通知，我要各位對小盈瀛的善心， 
我要他們的祝福！不論甚麼也好，只要是誠心向小盈瀛祝福的東西便可，我 
要借助眾人的念力！我一個力量是不足夠，但•大群人的力量一定足夠—.」 
我説。 

雖然阿達仍未及回魂，但聽到這個提議後也感到可行，便和我繼續談下 
去了。 



就是這樣，在官方及一班熱心人士支持下.，這個「小盈瀛安魂大會行 
動」便展開了。由於此事早已引起極大多數人士關注，如今有這個善舉，大 
家自然不遺餘力，一同幫忙對外宣傳，事件很快有如大浪般傳遍東南亞各 
地，官方也收到很多來自不同地方寄來的，送來的誠心祝福字句、心意咭、 
禮物等等。最令我感到敬佩的，是一位善長親手抄寫了一套心經給小盈瀛以 
慰其魂。 









直至安魂大會當阳/禮物仍是不斷的送來，很多善信也不計較地親身到 
有線大樓現場，一同參加這個儀式。我看到大家的熱心，完全感受到人間有 
情這句話，一個身在千里，和大家完全無關的小朋友，居然可以令大家團 
結，更萬眾一心提供念力來超度她，這一股現場氣氛是無可言喻的莊重。 

到節目尾段，安魂大會開始，「怪談」四大師傅引領現場及在家的各位 
善長，一同唸岀安魂經文，以眾人的念力一同超度及將眾人的念力灌注在祝 
福品之中。期間，我感到一股力量在壇上流動着，有如一股強大的正氣在等 
待，拯救這個迷失的小孤魂。我知道我們一直需要的，便是這股力量了。 






事後，由我們四位師傅帶領，讓現場到來的善信們到有線大樓街外化 
寶。完結今次的儀式。 

第二天早上，我們馬不停蹄的，帶同昨天晚上經大家灌注祝福力量的物 
品，又再次飛到大馬找大伯爺，再來一個超度大會。由於今次我不是孤軍作 
戰，而是帶同眾人的祝福前來，所以大伯爺為此感到十分高興，因為他推算 
這次一定會成功了，也馬上作岀準備。 

儀式當晚，有不少身在大馬居住的怪談支持者，也親身到現場來拜祭， 
而小盈瀛生父榮秋也在場。時辰一到，大伯爺便開始作法，我們聽從大伯爺 


指示，把送去的祝福 tling ，慢慢一件件的化去，.將眾人的力量送到小盈瀛的 
殘魂身邊，給她一個新的力量重生。火愈燒愈旺，也有善信拍下照片，吿知 
隱約看到在化寶中的火焰附近，浮現一個模糊的小女孩樣貌。 

而大伯爺事後也表示，今次他感到小盈瀛的力量凝聚力很強大，而且還 
很成功，相信小盈瀛已有足夠力量到極樂安息之地。 

到此我相信我們要做的，已經吿一段落，我十分感謝祖師的提示，也十 
分多謝大家的善心及念力，餘下的便是看法律怎樣審判這個疑犯。 






天網恢恢 

跟着來的數月，案件仍是一拖再拖，由於找不到更有力的證據，再加上阿 
良向傳媒投訴自己被屈打成招，兇手不是只有他一人，並要求換律師等等…… 
令案件一直僵持不下。當大家正擔心案件會不了了之的時候，真正的結局往 
往是出人意表。 

在二 oo 八年二月一個晚上，我發了一個怪夢，那是一個伸手不見五指 
的地方，我在一片漆黑中，看到有一個光點慢慢由遠而近，那是一點很弱的 
光，後來這個光點愈來愈近，我看到一個疑似小朋友的身影。 





「多謝你啊！白忆菩薩的師傅，你和白叔叔給我的火，很溫暖啊！有 
很多哥哥姐姐要帶我走了！那兒很光很暖，我不用再一個人啦！再見！」 


一把小孩子的聲音深深將這段話印在我的腦海，我回答不了，也做不了 
甚麼動作，我最後只見那點光慢慢的向上飛去。期間，我只忽然看到一大片 
光自遠處爆岀，隨後我便醒了。 

這是個很真實的夢……因為我醒來時，眼邊仍殘留着一點淚水。 

當我再靜靜的想……夢中的小朋友是……是小盈赢嗎？ 








自從那一次大馬的超度法會後，我沒有再感覺到小盈瀛的靈魂在陽間徘 
徊，也相信她應早登極樂了。 

但為何會忽然發這個夢？是小盈瀛報夢？是她感激大家的熱心？還是潛 
意識的一個夢？ 

我此刻真的摸不着頭腦…… 

第二天，我接到一個電話通知。 

「師傅！王志良死了 —.」 

我瞪大了眼，立即問死者是誰，他再説： 



「是小盈瀛案件 wi 粑手啊！今天有人發現他在拘留所中吊頸自盡了 ！ 」 
我聽後不禁心神一震 n 再馬上想起昨天的夢，眼前我第一眼看到的，便 
是壇上的祖師爺，他臉上彷彿流露一種微笑的和應。 

雖然罪仍未定，案仍在查，阿良在法律上，未算是一個罪犯，但在民眾 
心目中，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是殺人犯，只是我們制裁不了。 

上天眼看如此，就親手去審判，故此這結局是離奇得無法估計。 

得知這個消息後，我當然第一時間聯絡了阿達，剛巧阿達也從新聞部那 
邊得知這件事，由於事出突然，極之岀人意表，「怪談」拍攝組便急急向公 





司申請，随即飛往大馬了解事件。 

不過很可惜，當地官方對這件事並沒有透露太多，也不願接受訪問。他 
們只説一個答案。 

r 王志良被人發現在拘留所中吊頸氣絕身亡。」 

而阿良在拘留所的死亡，坊間也流傳着不少版本，有説他受精神困擾下 
自殺，有説是小盈贏索命，有説是給其他犯人打死，有説是內部用刑，也有 
説是他因此事欺騙/某些有勢力人士，有人替天行道而買兇幹掉他等等…… 
但並沒有一個實質答案。不過怎樣也好，人民心中的主要兇手已受到裁決， 




至於另一位懷疑幫兇 i 雯日後如何就暫未有結局了。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在做，天在看，你否認做過的事，不等於 
沒有做，人家不知的，也不代表你可瞞天過海。「因」便是「因」，有因一 
定有果。或許當中的事實，只有上天才會最清楚，才忿然將兇手「定罪」。 

回想起那夢中的小黑影，我很相信那便是小瀛盈向我及大家吿別，因為 
她終可解脱，到極樂世界生活，雖不知是真是假，但一個和我素不相識，我 
只是盡一點點綿力去幫助的小朋友，居然會向我報夢道謝，我的心中不禁泛 
起一絲感動，當然，也要多謝大家及各位師傅的力量，才可將這份愛和光送 







到她身邊，令她可以在黑暗中重見光明。 

別了！小盈瀛，希望你來生可以有一個更豐盛的人生。 



附：小盈瀛燒屍案時間表(僅作參考) 

二 oo 七年七月六日小盈瀛母親報警稱自己女兒黃盈瀛失蹤 
二 oo 七年七月八日檳城華人團體縣賞，號召市民一起找小盈瀛。 

二 oo 七年七月九日檳城警方宣佈偵破小盈瀛失蹤案件，並證實小盈濑 
於七月五日已遭殺害及被肢解燒屍。同日小盈瀛母親及其同居男友被警方拘 
捕。同日黃昏警方在疑犯帶領下尋回小盈瀛部份身體，器官及頭部至今仍未 
尋回。 

二 oot 年七月十二日事發後三天小盈瀛父親從弟弟那裏得知小盈瀛遇害。 







二 oo 七年七月二十日脱氧核糖核酸 ( DNA ) 報吿證實起獲的骸骨屬於 
小盈瀛，警方於當天下午正式提控王志良和鄭慧雯。 

二 oo 七年七月三十日當地師傅舉行小盈瀛招魂法事。 

二 oo 七年十月十一日司徒法正師傅與「怪談」製作組一行十五人抵達 
檳城。 

二 oo 七年十月十二日司徒法正師傅和製作組於晚上到龍鳳宮，「怪 
談」製作組成員余思敏也在「大伯爺」的指導下，親身體驗與小盈瀛通靈。 
二 oo 七年十月十三日「怪談」製作組到小盈瀛的婆婆王世華家中拍攝 


招魂的情況。 

二 oo 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疑兇王志良再次提堂。 

二 oo 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怪談」為小盈瀛安排了一場安魂祝福儀式 
讓大家參與。 

二 oo 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司徒法正師傅和「怪談」製作組帶着大家的 
祝福紙鶴再次前往檳城進行夜祭。 

二 oo 八年二月十七日小盈瀛向司徒法正師傅報夢。 

二 oo 八年二月十八日小盈瀛案被吿王志良在獄中自盡吊頸身亡。 






魂 

斷 

猛 

鬼 

屋 



在臨近九七年的喲‘候，香港有很多人都選 f 民到國外，主要原因是害 
怕香港回歸之後經濟會變差，對前景十分擔憂，於是陳先生也舉家從香港移 
民到加拿大。陳先生在香港也是屬於有錢人家，所以到步後就選擇在加拿大 
買了一間大屋，希望在那裏落地生根。 

但是陳先生萬萬也想不到這竟然是一個令他後悔一生的決定。 

機場裏人來人往，有來送機的，有來搭機的。每個人都來去匆匆，機場 
候機室裏坐滿了等候的旅客，嘈雜的腳步聲和拉着皮篋來來去去的聲音，令 
阿靜的心情更加煩躁。 





「乘搭 CL 411 班機往加拿大的乘客請從速辦理登機手續。」機場裏的廣 
播響起來。 

「是時候辦理登機手續了，快拿好行李。」陳先生説道。 

阿靜無奈地望着來送機的朋友，依依不捨的鬆開和他們緊握着的手。 
「你到那邊之後要快點適應新生活，如果想我們就回來吧，如果要我們 
去探你，恐怕要等很久了。」雖然阿 Ling 説得好像很輕鬆，但她眼眶裏的淚 
水在打滾着，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 

阿靜也強忍着淚水，她不想在現實中上演電視劇才有的「淚灑飛機場」 
的場面。 



兩個月前 

「不要，我不要去！要去你們自己去。」阿靜一説完就馬上回到房間。 
「你不要這麼任性好不好？我們選擇移民都是為了你，你怎麼可以這麼 


説呢。」媽媽苦口婆心的在門外跟阿靜説。 

「不要管她願不願意，這次移民事在必行，不到她説反對。」爸爸堅決 
的説。 

「嗚嗚……每次都説為了我，其實都是為了自己。」 

阿靜躲在房間裏哭，又再一次流着淚入睡了。這已經是這星期之內第 
四、五次哭了，還是為了那個不想妥協的問題。 




一個月前 

「細聲一點，被訓導主任看見就慘了。」阿靜低聲説。 
r 知道了，你放心。不要忘記我可以在一個星期爬這個欄杆兩至三次， 
從來沒有被人發現過。」阿 ling 得意地説。 

「好了好了，你以為你在賣廣吿呀？愈説愈興 奮。」 阿靜無奈地説。 
r 我先過去，你等一下慢慢爬過來，小心一點-不然你爸爸媽媽又有話 
説了。」阿 Ling 在學校外面拍拍校服上的灰塵。 

「你們好大膽，竟然敢逃學！」一把中氣十足的聲音從教學樓那邊傳 
來。 


「靜，快點。訓 # i ±' 任來了。」阿 Ling 在外面做好要接住阿靜的姿勢。 
阿靜也不管那麼多，立刻從欄杆頂跳下來。阿 Ling 馬上拉着阿靜的手拔足狂 
奔。 

「你們不用跑了 ，3 B 班的梁蔚玲和陳靜！明天回來我要你們好看！」訓 
導主任在攔杆邊咆哮着。 

「哈哈，明天的事明天才算啦，真是的。」阿 Li „ g 邊笑邊説。 

「不……不行了！我很累，她不會追來吧？我……我們先休息一會，好 
嗎？」阿靜氣喘喘地説。 

「那我們去前面的咖啡廳坐一下吧。」阿 Line 指着前方説。 









「嗯，走吧。」阿靜拖着疲憊的身體向前走。 

「歡迎光臨，兩位請這邊。」咖啡廳的侍應禮貌地帶她們來到一張情調 
不錯的桌子。 

「請問要點甚麼？我們這裏有下午茶套餐，要試一下嗎？」侍應禮貌地 
向她們 介紹。 

「那要兩份下午茶套餐吧。」阿 Ling 爽快地説。 

「好，請兩位稍等。」侍應邊寫邊説。 

「你真的決定要走嗎？真的決定放棄了？」阿1」€問阿靜。 



「我也不知道， ( Hi * 1 爸爸媽媽這次很堅決，儘管我再怎麼不滿再怎樣不 
同意，都一定要到那邊去。」阿靜無奈地説。 

「沒關係啦，可能那邊也有志同道合的人呢。聽説那邊有很多學生都喜 
歡玩音樂。」阿 Ling 説。 

「嗯，我也希望啦。為甚麼他們總是不同意？還要我跟他們離開……」 
阿靜又開始跟阿 Ung 抱怨自己的慘況。 

那次是阿靜跟阿1」品兩個月前的對話，阿靜回想起來就像昨日發生的事 
一樣= 








心曠神怡。但阿靜卻是一臉無奈的樣子，簡直毫無心情去欣賞窗外的風景。 
雖然阿靜已經不是第一次坐飛機，但是以前每次坐飛機都是因為父母帶她去 
旅遊，所以阿靜都會很興奮，很期待。在一年中可以跟爸爸媽媽相處得最久 
的日子就是一家人去旅遊的期間，但是，現在父母只顧不停地討論到加拿大 
之後的發展大計，完全沒有理會她的感受，亦沒有諮詢過她的意見，只管把 
最後決定吿訴她而已。想到這裏阿靜強忍着的淚水終於掉了下來，她不敢放 
聲大哭，她只可以在那裏默默地流着眼淚。 

其實阿靜知道很多人都會羡慕她現在的生活，父母都是從商的，所以她 





一出生家境就已經很奸，了，家裏有傭人服侍周到，阿靜一直都過着大小姐的 
生活，要甚麼爸爸媽媽都會滿足她。每一年舉家都會去不同的國家旅遊，但 
有誰會明白阿靜心裏所想呢！阿靜的爸爸媽媽經常都很忙，所以她是由傭人 
照顧長大的。就因為這樣，阿靜從小到大都很少機會跟爸爸媽媽同檯吃飯， 
不是媽媽岀差了，就是爸爸出外應酬。 

他們所謂對阿靜的關心就只限於對她物質上的滿足，她喜歡甚麼就買甚 
麼，只要她開心就行。所以她每天都裝出一副很開心的樣子，因為她知道她 
的生活本來就無憂無慮，但日子久了都會感到厭倦，偶爾也需要尋找心靈上 






的依靠，慢慢地朋友和音樂就成為了她心靈的慰藉。但現在父母卻要她離開 
香港，離開她的朋友。這樣的話她寧願留在香港，對於她來説，所有東西都 
在香港，朋友也在香港。但是因為父母執意要到這邊來，即使她曾經再三反 
對，而且還曾要求自己一個人留在香港，還是沒有商量的餘地。 

「飛機準備着地，請各乘客扣好安全帶。」 

飛機上的廣播響了幾遍，阿靜還是沒有反應，一位機艙服務員過來提醒 
她要扣好安全帶，這時候她才從沉思中反應過來。 

終於來到這個父母期待已久的地方了，他們一到步就馬上到一間地產公 


司，原來他們早在香''1'1已經聯絡好了，要準備在這裏買一間大屋。看樣子他 
們準備在這裏落地生根，沒有想回香港的意思了。最後陳先生選擇了 ffi 近郊 
區的一間二手歐陸式大屋。雖説是二手樓，但是裝修和擺設都很漂亮，傢揪 
亦很齊全，而且房子對出還有一個人工湖，據説是原來的屋主叫人建造的， 
風景和空氣都一流。地產經紀也對這大屋讚不絕口。於是陳先生就決定買下 
這間大屋，這大屋裏甚麼都有，只要 I 搬進去就可以住了，所以第一天他們 
一家三口就搬進大屋裏。 

因為阿靜來這邊讀書需要轉學申請，所以這幾天阿靜都在家中上網。剛 
到這邊，一切都是那麼陌生，除了那間大屋，相信沒有任何地方更有安全感 






了。因為陳先生和陳太太來到這邊後跟在香港時的生活沒有甚麼分別，都是 
整天在外面應酬；於是他們就幫阿靜買了一台電腦，並請了一位鐘點工人每 
天到大屋裏煮飯和清潔。但是那麼大的屋子，只有阿靜自己一個在家的時 
候，也偶爾覺得心寒。 

三天好快就過去了，今天阿靜要到加拿大的學校報到。這間學校有一半 
的學生是華人學生，阿靜心想.•還好起碼有一半是華人，她才不至於那麼孤 
立無援。在老師的介紹下，她才知道這群華人當中還有兩個是香港人。她們 
都是今年的新生，跟阿靜年紀一樣大。 


「 Hello ，我叫阿靜，。你們都是香港人嗎？」 • 

「是呀，我叫阿 Cat ，她叫小芹，我們兩個都是香港人。你也是嗎？」 
阿 Cat 興奮地説。 

「是呀，能夠認識你們真是太好了。」阿靜開心地回答。 

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都有共同的語言，而且也有共同的愛好，就是熱 
愛玩音樂，所以他們很快就熟絡了。 

不知不覺間，阿靜來到加拿大已經有一個月了。有一天，因為是學校校 
慶，所以就舉行了校慶日。當活動結束後，他們三個就到了唐人街看看有沒 
有新的樂器。 






「我很懷念香港的小吃呀，到了這邊都沒有那些東西吃。」小芹抱怨着 
説。 

「我記得以前在香港，我們經常一起去沙灘露營然後 BBP , 很久沒有試 
過這樣了。」阿 Cat 失望地説。 

「不如今天晚上到我家 BB /0? 我家對出是一個湖，雖然比不上沙灘那麼 
好玩，但是風景還不錯的。要不要試試？」阿靜説。 

「真的嗎？可以嗎？會不會打擾你的爸爸媽媽？」小芹興奮地説。 

「當然不會，我可以先叫我家的鐘點工人把所需的東西準備好，我們就 


繼續逛街，怎麼樣？」，阿靜回答。 




「那……好！就氣@ ; 決定。」阿05手舞足蹈地説。 


來到了加拿大一個月了，這是阿靜第一次帶同學回家。當阿 Cat 和小芹 
來到阿靜的新家，看到這間有私家人工人湖的大屋讓她們嚇了 一跳。雖然她 
們從阿靜日常的生活習慣和衣着，都已經知道她是非富則貴之人，但就沒有 
想到阿靜的家竟然會這樣豪華。當她進入屋內，雖然裝修和擺設都跟大屋配 
合得很好，但這間屋卻給阿 Cat 和小芹一種冷冷清清的感覺。而且她們來了 
已經有一段時間，卻仍未看到阿靜的爸爸媽媽。 

「靜，你爸爸媽媽呢？怎麼還沒有回來？」阿02問。 






「他們一般都很晚才回來，因為要去應酬，有時候又要去出差。」阿靜 
不以為意地説。 

「那你豈不是很少見到他們嗎？」小芹表露出一副很可惜的神情説。 

「我都已經習慣了，以前在香港，都是一家人去旅遊時才會見到他們數 
天。但是近這幾年他們連旅遊都沒有時間，即使在旅途中，也要突然飛到別 
的地方工幹，只剩下我和臨時飛過來接我的傭人。現在也是那樣，他們之前 
説移民是為了讓我有更好的讀書環境，其實都是為了他們的生意。我真的覺 
得自己很像一隻籠中鳥，做甚麼都被他們左右，一點自由都沒有•，但我不會 




那麼容易就放棄我的^ r 想。」阿靜抬頭望着天空説。 
「那我們來個地下組織好不好？」小芹偷笑着説。 
「好！」阿靜興奮地回答。 


「噓……小心別人聽到。」小芹和阿 Cat 小聲地説。 

「小姐，食物煮熟了，可以吃了。」鐘點工人説。 
r 好！我們過來……」 

在一片歡樂聲中，她們萬萬料不到，在不遠處有一雙眼睛死寂地望着阿 
靜，像要把她吃掉似的。 








過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她們三人果然在郊區租了一間房子，她們準備在 
這裏設立一個「音樂俱樂部」，是她們三人的地下組織。阿 Cat 把她那些玩 
音樂的朋友也召集過來，這時阿靜才知道原來這邊也有這麼多熱愛音樂的 
人。因為阿靜的父母都是較為保守的人，認為大家閨秀應該是彈彈鋼琴，或 
者是拉拉小提琴。但是阿靜偏偏就選擇了跟朋友們一起「夾 band 」 。在阿靜 
父母的眼中，「夾 band 」 就等同與社會上的無業遊民為伍，所以一直都很反 
對，無論阿靜再怎麼説再怎麼解釋都沒有用。所以她必須偷偷進行這個地下 
活動，不可以被其他人發現。阿靜從來沒有因為父母反對而放棄，反而更加 


變本加厲，所以他們故‘乾脆要阿靜離開那班朋友，好讓他們專心打理加拿大 
這邊的生意。 

阿靜現在一個星期有五至六天去了地下組織，鐘點 H 人也開始疑惑，怎 
麼這家人請她來煮飯，卻沒有人回家吃飯。時間久了，陳先生和陳太太也開 
始懷疑，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回來了阿靜還沒有回來。而且鐘點工人也跟他們 
提起過阿靜很久沒有回來吃飯了。他們開始懷疑阿靜又回復在香港時的「夾 
hand 」 玩意，於是他們就聘請了 一名私家偵探跟着她-看看到底她在幹甚 





有一天，阿靜回到家，看見爸爸和媽媽已經坐在大廳內。 

「爸、媽，今天這麼早就回來了？」 

自從認識了阿 Cat 和小芹後，阿靜開朗了很多，因為她在這邊也找到了 
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 

「現在這間學校好嗎？如果覺得不好我們可以幫你轉校。」爸爸説。 
「這間學校很好呀，環境和設備都很好，而且老師和同學都很親切。」 
阿靜知道一定是發生甚麼事了，不然爸爸是不會主動提出幫她轉校。難 
道爸爸已經知道她們的地下組織？阿靜心裏亂想，除了這個原因之外，她已 
經想不到其他可能性了、 



r 是嗎？你老實 M . il 跟我説，這段時間你都去了哪裏？是不是又跟一班不 
良學生玩你們那些所謂的音樂？」爸爸嚴#地問。 


「那是真正的音樂，你可以不喜歡，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們玩音樂的 
心。」阿靜激動地説。 

「你這是甚麼態度？甚麼玩音樂的心？在香港是這樣，來到這裏又是這 
樣，要不要我們把你關起來你才聽話？」爸爸咆哮着。 

r 現在的我跟被你們關起 j 來有甚麼分別？我喜歡的東西，想做的事你們 
總會反對。我現在只是一個軀殼而已！」説完阿靜就跑了出屋外，陳先生和 
陳太太馬上追岀去，但是阿靜已經不見了。他們四周都找過了，但還是找不 





到她。原來阿靜跑到了那個湖邊，坐在那些天然大石上。但是陳先生和陳太 
太剛才也有經過，就是看不到阿靜的身影。阿靜坐在湖邊哭，突然有一隻冷 
冰冰的手拉着阿靜的手，從湖面拉了下去。 

「啊！救命！」阿靜大聲喊着。 

陳先生和陳太太聽到聲音後馬上向着聲音的來源跑 r 過去，看見阿靜在 
湖面正在掙扎着。他們馬上跑過去，想要拉着阿靜的手，但是已經太遲了。 
阿靜像被人從下面拉着似的，在他們面前慢慢地沉下去。這時候陳先生和陳 
太太崩潰了，在湖邊相擁痛哭。過了不久，警察來了。他們説阿靜的死是屬 


於自殺，沒有嫌疑。^ r 是陳先生和陳太太很清楚聽到阿靜呼叫求救，而她在 
湖面掙扎的情景也歷歷在目，但是從種種證據來看亦沒有他殺的嫌疑。最後 
陳先生和陳太太沒有辦法，只好放棄了。 

為免觸景傷情，陳先生便開始將大屋放盤。但奇怪的是，每每一有客人 
合心意想要交易時，就一定岀現問題，不是客人撼訂，便是忽然不願意再商 
談，無論怎樣都賣不出。即使這樣，他們也想暫時搬出這間大屋，同樣奇怪 
的是，每每當他們找到地方，不是業主忽然不賣，便是那間屋出了問題，例 
如火災等等，總之也是無法搬走.，他們好像要永遠被困在這間傷心大屋中。 





另一方面，自從阿靜去世後不久，家中經常出現怪事。例如家中時不時 
有人影飄過，電視或音響組合無故開啟並播放流行音樂，連鐘點工人也説有 
時會聽到吉他聲，或似是小姐哭泣的聲音。陳先生和陳太太都懷疑是阿靜的 
靈魂在家裏徘徊，所以就回來香港找我幫忙。 

「司徒師傅-自從阿靜離開後家裏就發生了很多怪事。我們常常睡到半 
夜的時候都會聽見女生的哭聲，那聲音就像我們的女兒。嗚嗚……」陳太太 
傷心的説。 



「還有一個晚 h ，我們都在房裏，突然聽見.阿靜的房間內傳岀了 一些斷 
斷續續的吉他聲'我們以為家裏有賊，於是就走去看看。發現聲音是從阿靜 
的房間傳來的，可是打開門後沒有任何發現，只見到有 I 個吉他放在床上。 
但是我記得那個吉他在阿靜離世當日我們已經把它放進櫃子裏，沒可能會把 
它放在床上。除非……除非是阿靜回來了。」陳先生激動地説。 

r 師傅，請你幫幫我們。你可以跟我們到加拿大看一下嗎？是不是阿靜 
有甚麼要我們幫忙？如果是的話，為甚麼她不直接吿訴我們？」 

我看到他們這麼傷心-而且失去兒女的痛是我們旁人無法感受到的，於 





是我就決定跟他們到加拿大看看。 

來到加拿大後，我們馬上乘車到位於郊區的那間大屋。那兒到處都是青 
山綠水，真的很舒服。特別是那個人工湖，在早上看湖面更是碧波蕩漾，能 
讓人舒緩緊張情緒。 

當我進入大屋的時候，第一個感覺就是寬敞而華麗，但卻瀰漫陣陣冷清 
的感覺，因為這間屋太大了，但是人氣卻不夠，很容易被靈體進來寄居。接 
着我來到阿靜生前的房間，開門後感到有一絲絲特別的感覺，但那種感覺不 
算很強。我嘗試招阿靜的靈魂岀來，希望跟她對話。過了 一會兒，房間就終 
於有動靜了，吉他從床上慢慢地升起來，像被人抱在懷裏似的。 



嗚 


説 


「阿靜是你嗎？ gig ' 和媽媽都很想念你。」陳太太痛苦地説。 

「陳先生你們先出去休息一會吧，陳太太的情緒很不穩。」我對陳先生 

陳先生沒有説話，只點了一下頭，就扶起陳太太走出了阿靜的房間。 
r 你是阿靜嗎？可以跟你聊一下嗎？」我向着吉他的方向説。 

「嗯。」一把柔柔的聲音回應。 

r 你為甚麼還不離開這裏去輪迴呢？你有甚麼心願嗎？」我問。 

「嗚嗚……我不想死。我不捨得爸爸和媽媽，我不想離開這個世界。嗚 
.…」阿靜哭着説。 









「但是現在你跟他們已經是人鬼殊途了，你繼續留在陽間只會令到你的 
父母不安心，讓你的父母為你擔心。你應該去轉世投胎再世為人。我幫你做 
一場超度法事，然後你就去投胎輪迴好嗎？」我説。 

「嗚嗚……你幫我跟爸爸媽媽説聲對不起，是我太任性了。」説完阿靜 
就消失了。 

我把阿靜臨走前交代我説的話吿訴了陳先生和陳太太，他們聽完後都哭 
成淚人。 

「如果我們不是決意要到加拿大就不會發生這件事了，是我們害死了我 


們的女兒……」他們重複地説着。 

我看見他們這樣也於心不忍，於是安慰他們説：「你們不要太傷心了， 
可能她現在離去是還上輩子的債，今生還清了下世又可以輪迴做人了，凡事 
都不可以強求。」 

最後，在那間大屋裏我幫阿靜做了一場超度法事，希望阿靜可以安息。 

後來經過調查後，發現原來陳先生買的那間大屋上一手屋主也是香港 
人，有一次他的女兒因為跟家人發生爭執，一怒之下跑到湖邊自殺。發生這 







件事之後那位屋主就把這間房子放盤，他們就搬到別的地方，免得觸景傷 
情。他們搬走後不久陳先生就買下了，可能是那女鬼看上了阿靜做她的替身 
吧。 

1個月後，陳先生致電給我。他吿訴我自法事後，有一晚他和太太都同 
樣夢到女兒在笑，然後向天上飛去，之後他們也順利將大屋轉售給一個慈善 
機構。 

我解釋説，法事已經超度了他的女兒阿靜，讓她得以放下怨恨，到達極 
樂，也同時令這間大屋的詛咒解除了。只因為她懂得放手，才不會無止境的 
一直為死去的冤魂找0 


一切似是吿一段落 T 1 ， 陳先生也為自己當初沒有體諒女兒的感受而深感 
後悔。可惜死者已矣，一切只可成追憶。 

其實一個人擁有心靈上的富有，遠遠比物質上的富有還更重要，由於陳 
先生覺得自己已供給女兒物質上的一切所需，因此忽略了一個人在成長過程 
中最重要的還是心靈上的富足。現今他已鑄成大錯，被物欲名利充昏頭腦， 
到犧牲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才醒覺時，或許已經太遲了。 




鬼 

魅 

人 

間 



冥婚也叫陰婚，是為死了的人找配偶。古時候，有的少男少女在訂婚 
後，未等正式過門就因故雙亡。那時，有些老人家認為，如果不替他們完 
婚，他們的鬼魂就會作怪，使家宅不安。因此，一定要為他們舉行一場陰婚 
儀式，然後將他們埋在一起，成為夫妻，並骨合葬。也免得男、女兩家的塋 
地裏出現孤墳。另外，還有一些少男少女未訂婚就夭折了。老人們出於疼 
愛、想念兒女的心情，認為生前沒能力為他們擇偶，死後也要為他們完婚， 
希望盡父母的責任。其實，這全部都是人的感情寄託所致。 




便利店裏 

晚上十點鐘，小莉正在收拾東西準備離開之際，聽到手機響膂。 

「這個傻瓜真是天不怕地不怕。」 

「小莉，那位白馬王子又來電嗎？」琪琪笑着問。 

小莉瞪了琪琪一眼，一副無奈的表情接了電話。 

「喂，小莉，下班了嗎？我過來接你好不好？我就在附近。」電話那頭 
的男生還沒等小莉開口，就搶先一步説話了。 

「不用了，我男朋友已經來接我了，不用麻煩你了。」小莉有禮貌地回 


r 哦……那沒辦 ' ftiT '， 明天我再來接你吧，•回家小心點。」電話那頭的 
男生依然不死心的説。 

r 不用了，我男朋友每天晚上都會來接我，而且還會送我到家門口，也 
會好好照顧我的，你就放心好了。」小莉沒好氣地説。 

「我不會那麼容易就放棄，我對你是真心的，總有一天你會被我的真誠 
打動。」電話那頭的男生語氣十分堅定。 

「好，隨便你。」説完小莉就把電話掛了。這樣的對話結束已經有十幾 
次了，琪琪也已經聽到耳熟能詳，甚至可以代表小莉發言了。而電話那頭的 









男生就是今期力追小莉的男生阿偉，阿偉與小莉的認識是因為一次在便利店 
的相遇。小莉是一名大學生，因為大學生活有很大的自由度，而且上課時間 
也不用那麼久，所以小莉決定利用課餘時間去便利店做兼職。小莉打工的便 
利店距離阿偉的家很遠，但在一次偶然機會下，阿偉到這間便利店來，和小 
莉相遇了。就這一次相遇之後，阿偉便經常來這間便利店，兩人就因此而認 
識了。剛認識不久，阿偉就向小莉發動強烈的追求攻勢，但是小莉本身已經 
有一位拍拖三年的男友，所以對阿偉的追求一直都以拒絕的態度來回應，但 
阿偉並沒有因為這樣而 放棄。 



酒吧內 


「怎麼樣？偉大少爺，你那位公主還是請你吃檸檬嗎？」幾個男生看見 
阿偉進入酒吧後，以譏笑的語氣問。 

「我就不信我搞不定她，我要的女人哪一次是失敗的？你説！」阿偉説 
完後拿起桌上的半杯酒一飲而盡。 

「哈哈……對對對！沒有事情是偉大少爺搞不定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而已。」這班男生話中有話。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有種你再説一遍！」阿偉大聲説。 






「沒甚麼意思的，阿偉，他喝多了而已，不要理他。」另一位男生説。 
因為阿偉是有錢仔，而且又好勝，所以他的朋友都很遷就他。對於他的 
朋友來説，阿偉就像自動提款機，他們又怎麼會讓錢白白流走呢。 

「我們出去玩吧，外面的音樂很有 feel 。」男生説完就把阿偉拉了出去。 

隔幾天後的星期日，小莉在學校沒有課，也特意向便利店的店長請了 I 
天假，相約男友阿力去海洋公園遊玩。因為三年前的同一天他們在海洋公園 
裏相識，繼而相戀，所以對於他們來説海洋公園有很特別的意義。 


他們來到海洋公園後，小莉便拉着阿力來到了旋轉木馬前説：「你還記 
得你在這裏説過甚麼嗎？」小莉笑着問阿力。 

「甚麼呀？我有在這裏説過甚麼嗎？甚麼時候？」阿力疑惑地問。 

「就是三年前的今天你在這裏説的話呀！」小莉緊張地説。 

「有嗎？我忘記了。」阿力偷笑着説。 

「你竟然忘記了，可惡。」小莉裝出很生氣的樣子。 

當小莉板着臉，假裝拂袖而去的時候，阿力拉着她的手説：「沒有，我 
跟你開玩笑，這麼快就生氣了？」 





阿力随即拉着小莉走上了旋轉木馬，溫柔地説：「沒有這裏就沒有了現 
在的我們，我們要好好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小莉笑了，笑得很甜很開心。突然，小莉看見在旋轉木馬前有個穿着白 
色連衣裙的女生站在那裏看着他們。雖然她覺得這女子有點奇怪，但也沒有 
特別留意，心想她可能正在等她的朋友。於是就繼續和阿力去玩其他遊戲。 
「阿力，我要玩那個。」小莉像小朋友似的指着摩天輪説。 

「那我們快點去排隊。」阿力拉着小莉的手向摩天輪跑去。可能是星期 
日的關係，所以今天特別人多，有很多一家大細前來共享天倫樂。小莉看見 


剛才站在旋轉木馬前的女生都在排隊，旁邊還站了幾個年輕人，看樣子應該 
是她的朋友。等了大約半個鐘，終於到小莉和阿力了。因為小莉已經很久沒 
有到遊樂場玩了，所以她興奮得像小學生去旅遊似的，坐在那裏四處張望。 

r 阿力，你看，我們剛才就在從那裏上來的。原來從這裏望下去的感覺 
是那麼好的，好像在天上一樣。」小莉興奮地指着不同的地方説。 

「怎麼你好像第一次來的樣子呀！哈哈！」阿力笑着説。 

「我三年前來過一次之後就沒有再來了，興奮是應該的。」小莉轉過頭 
對着阿力説。阿力沒有説話，只是默默坐在小莉旁邊拉着她的手，面上流露 





着微笑。 

當小莉往前望的時候，竟然又看見了那個穿白色連衣裙的女生。小莉心 
想，她不是排在我們較前的位置嗎？怎麼才坐在我們前面呢？而且，剛才跟 
她一起的男生怎麼都不見了。這時候那個女生好像察覺到有人在注視她，於 
是就望向小莉這邊。小莉覺得自己好像很沒有禮貌，於是一邊微笑一邊向女 
生點頭示意抱歉，那個女生也向小莉微笑。 

「你在看甚麼呀？」阿力也望向小莉那邊的方向。 
r 沒有，那裏有一個女生，跟她打招呼而已。」小莉指着前面的摩天輪 
卡箱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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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嗎？怎麼我 # IR - 到有人啊！」阿力猛向前方張望。 

「明明有人還裝作看不見，不要鬧着玩啦！」小莉笑着對阿力説。 


阿力•突然感到很疑惑…… 

阿力還是不相信再向前望，但是真的看不到有人。過了大約十分鐘，摩 
天輪終於轉了 一圈回到地上，他們急不及待又去玩其他機動遊戲。不知不 
覺-天已經黑了，是時候回家。雖然小莉和阿力很不捨得-但還是要離開。 

「今晚你不用送我回家了，我怕你再晚一點要等很久才有車-我自己回 
家就可以了。」小莉對阿力説。 





阿力遲疑了一會兒説：「好吧，你小心點，到家後給我電話。」 

「我知道，我要下車了，拜拜。」 
r 記住小心點。」阿力説。 

車靠站後小莉就下車了。小莉和阿力回家的路線是一樣的，不過小莉的 
家會較先到達。平時阿力都會送她回家才再去坐車，不過今天兩個人都玩得 
很累，而且都很晚了，所以小莉就叫阿力直接回家。當小莉走到她家的那棟 
大廈正準備開門時，看見在不遠處好像站着一個人，是一位穿着裙子的女 


生，看似在等人，又可能在等巴士……小莉剛想走過去吿訴她巴士站要再向 
前走的時候，那個女生就向另一邊走了。於是小莉就沒有理會，開門回家。 




往後的幾天小莉齓，是放學後做兼職，但奇怪是，小莉這幾晚下班回家 
都看見有一個女生在她家的樓下，不知道是等人還是等車。但因為兩人相距 
很遠，而且又已入夜，所以小莉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小莉很疑惑，她曾經想過，那個人會不會是在這裏做兼職，但是這個想 
法很快就否決了，因為如果這邊有兼職做，她就不用去那麼遠的地方上班 
了。那難道她是這邊的住客？但以前又沒有見過她，莫非她是新搬來的？今 
晚，小莉又看見那個女生了。 

「阿力你看那邊，我每晚下班回來都會看到她，都不知道她是在等人還 








是在等車，但是巴士站在前面呀，她在那裏怎麼會等到車呀？」小莉對阿力 
説。 

「其實她是在等我，她知道我每晚都會送你回來，所以她就在這裏等 
我-然後就跟我回家。」阿力笑嘻嘻的説。 

「哦……是嗎？那你怎麼可以讓女生等那麼久。」小莉笑着回應。 

「不要説了，快點回家，明天還要上學。」阿力溫柔地説。 

其實-剛才阿力望過去小莉指着的方向時，甚麼都看不到，但是他沒有 
説出來，因為他知道如果他説了出來小莉會害怕，所以他就扮成甚麼都不知 



道似的跟小莉開玩笑。阿力送了小莉回家後，就走到小莉剛才指着的地方， 
他依然其麼也看不到，同時也很擔心小莉，怕她會發生甚麼事。雖然他還不 
肯定小莉看見的是靈體，但是他也無法解釋為甚麼小莉每次説看見的那個女 
生他都看不到。 

因為玩了 I 整天，小莉都很累了，所以洗完澡就立刻上床睡覺。當她熟 
睡了的時候，發現自己來到 r 一個陌生的地方。那裏陽光明媚，鎌鼓聲不絕 
於耳。身處這地，任何角落都很熱閙似的，路人談話的聲音絡繹不絕。但是 
小莉只看到眼前的紅色外，其他甚麼都看不到了。她感覺到自己好像坐在一 






個搖搖晃晃的箱子裏面，她覺得很奇怪，於是就把頭上的頭紗拿了下來。這 
時候她才發現原來自己正在一輛花轎裏面坐着，還身穿一套裙褂。 
r 原來我穿裙褂都不錯嗎，以後我結婚也要穿。」小莉開心的説。 

「現在這個樣子不就好像電視劇裏，那些古裝戲的結婚場面嗎？難道我 
正在夢中結婚？」小莉自言自語地説。 

於是小莉就學電視劇裏的演員那樣，把花轎裏的布撥開，從轎子內望出 
街外。這時小莉的心情頓時由興奮變成了害怕，她看到街道上的人個個都像 
在長壽店裏賣的紙紮公仔，個個面無血色，而且都是穿着白色衣服，開心地 



圍着自己。突然，在那些 「人」 當中有一個十分熟悉的面孔映入眼簾，而且 
還向着小莉微笑。小莉驚覺那個女生……就是她之前遇見的那個女生！小莉 
的恐懼油然而生，這時候她一直坐着的轎子也變成了紙紮的，她嚇得大叫起 
來。 

「啊丨」在驚叫聲的同時小莉也從夢中醒過來，但還是驚魂未定，坐在 
床上一動不動。雖然這只是一個夢境，但也太可怕了吧！究竟為甚麼自己會 
進入這樣的夢境？就在她苦苦思索的時候，大街上隱約地傳來了鑼鼓聲。小 
莉很疑惑，這麼晚了還有鑼鼓聲，而且那聲音就像……想到這裏她全身發 








抖，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因為這鑼鼓聲就跟夢境中的聲音一樣，而且還愈來 
愈近，愈來愈大聲。小莉的心一直在掙扎，到底看還是不看？她很想知道那 
些鑼鼓聲到底跟她的夢境有沒有關係，但同時也很擔心會看到一些不應該看 
到的東西。最後小莉從床上下來，慢慢地走到窗邊。那聲音好像就在她家的 
門口 I 樣，但很奇怪的是，鄰居們都沒有任何反應。根據過往經驗，如家家 
戸戶的燈早已經亮着了，但是現在卻平靜得甚麼動靜都沒有。小莉再望望四 
周，甚麼都看不到，但是聲音依然不斷地響起。 



就在這時候，小鄒 #' 到了 一輛轎子穿過鄰家的牆壁進入她的房間內。小 
莉頓時被這幕景象嚇呆了，她很想逃離現場，但是腳像不聽使喚似的定在那 
裏。小莉看到他們一行八個「人」，向着她的方向走過來。突然，轎子前面 


的布被人掀開了，裏面的新娘抬頭望着小莉。小莉突然想起，那……那不是 
在海洋公園見到的女生嗎？剛才在夢中也夢見她了。小莉愈想愈害怕，馬上 
把窗簾拉上，把耳朵捂着，她不想再聽到那可怕的聲音。漸漸地那鑼鼓聲逐 
漸減弱，徐徐消失於空氣中。 

「嗚嗚……」小莉躲在房間的角落裏低聲地哭着。 




「你不要哭，我沒有要害你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你能幫我找我的男朋 
友。」一把溫柔的女聲從小莉旁邊傳出來。 

「你不要過來。」小莉激動地喊着。 

r 發生甚麼事了？小莉。你幹嗎蹲在那裏哭？」小莉的爸爸媽媽緊張地 
跑過來把小莉扶到床上。 

小莉抬起頭已經看不到那個 r 女生」了，她輕聲地説着：「我……我剛 
才發噩夢了。」 




「哦！ 夢不是真 *; 的，不用怕。我們還以為.有賊進來了呢！快點 睡吧， 
明天還要上課。」説完後小莉的爸爸媽媽就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們離開後小 
莉沒有睡，她一直在想剛才那個「女生」的説話。找未婚夫？難道我認識她 
的男朋友嗎？小莉一直想着。 

到了第二天，小莉沒精打采地來到便利店工作。 

「阿偉又來 了。」 琪琪對着小莉説。 

今天小莉實在是沒有心情跟他説話，於是在他還沒有看見自己的時候就 




躲到貨倉裏去。 

「如果他問我去了哪裏你説不知道吧。」説完小莉就在收銀櫃檯消失 

了。 

阿偉看見小莉不在就馬上打電話給她，打了幾次還是沒有人接，於是就 
離開了便利店，小莉看見他走了也從貨倉裏出來了。 

平靜的一天又過去了，阿力來接小莉回家。小莉整個晚上都沒有説話， 
因為她的內心正在掙扎着，是否應該把昨晚的事吿訴阿力。她害怕説了岀來 
阿力會不相信她，她不喜歡被別人懷疑的感覺。阿力也察覺到今晚小莉有點 


不對勁，當他準備開 P ; 説些甚麼的時候，小莉終於開口了。 

「力，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嗎？」 

「怎麼突然這樣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阿力緊張地問。 

「如果我説我看見鬼你會相信我嗎？」小莉又問。 

「怎麼啦？你先吿訴我發生甚麼事了？」阿力認真地看着小莉。 

「我懷疑我昨晚看見鬼了，還有我之前説看見的女生也很有可能是鬼。 
怎麼辦？阿力，我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小莉驚慌地説。 

r 你不要怕，讓我想想辦 法。」 對於阿力來説現在除了先安慰小莉也沒 





有其他辦法了。 

過了幾天，阿力和小莉來找我。 

「司徒師傅，我希望你可以幫幫我，也希望你可以幫幫那個「女生」。 
雖然我被她嚇到了，但是我覺得她對我沒有惡意的，只是希望我可以幫她完 
成心願罷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應該怎樣幫她，我希望你可以用你的法力來 
幫她。」小莉對我説。 

「那你可以吿訴我，她希望你怎樣幫她嗎？」我説。 

「她經常都會出現在我的身邊，但是沒有其他人看到，只有我才看得 


到。但是她甚麼都沒 W ' 做過，只是戰戰兢兢地站在一旁，有時望着我，有時 
望向遠方。但是有一次她來到我身邊，希望我可以幫她找她的未婚夫。」小 
莉説。 

聽完小莉説話後，我感覺到她想幫這個女鬼，於是我就叫她要誠心的想 
着要見她，希望可以把她呼喚出來。 

過了一會，氣息開始改變了。 

「在那裏。」小莉指着一邊角落説。 

我於是開始作法，希望她願意現身。可能她感覺到我們都是為了要幫 





她，所以她沒有任何反抗的意圖就現身了。 

r 你叫甚麼名字？你為甚麼還不離開陽間？」我問。 
「我叫林曉柔，我想找我的男朋友。」女鬼傷心地説。 
r 你的男朋友？你的男朋友還在陽間？」我試問。 

「嗯……」 




三年前 


「準備好了沒有？我們要岀發了。」營長向各位營友發問。 

「早就準備好了。」一眾營友説。 

這次露營活動是一班大學同學發動的，所以全部都是同一個學系的人， 
但當中也有幾個是同學帶來的朋友。不過曉柔心想，這倒沒有所謂啊！反正 
都是年輕人嘛，應該很快就熟絡了。 

「要不要我幫你？」曉柔抬起頭看見一雙手，於是她就把手挽着的食物 
遞給那位發問者之後便説聲謝謝，然後繼續往山上爬。站在曉柔前面的男生 








看見後不由自主地笑了 .，因為如果是其他女生的話， # 定會直接伸岀手讓他 
握着，而不是向他遞上任何東西。 

自此之後他便特別注意這個女生了。 

當他們來到目的地後，就開始準備當晚 BBP 需要的東西。剛才走在嘵柔 
前面的男生看見曉柔正在把食物拿出來，於是就走到她身邊説 ： 「Hi ,我叫 
阿偉，你是曉柔嗎？讓我來幫你吧。」 

曉柔望着那個自稱阿偉的男生説：「好呀，那些男生都去撿樹枝，你都 
去吧。」 



「好呀。不過我 ® i 來後你要負責弄食物給我吃。」阿偉笑着説。 
r 為甚麼？」嘵柔奇怪的問。 

「因為我是聽你説才去的，所以你要弄東西給我吃，只可以弄給我一個 


人吃。」阿偉認真的説完就走向樹林裏。 

曉柔聽罷只懂呆呆地站着，望着阿偉愈走愈遠的背影。 

「曉柔，你在看甚麼？那裏有甚麼好看？」 Lily 望向樹林那邊。 

「沒有，你們剛才去了哪裏？」曉柔回過神來説。 

「我們剛才去那邊看過了，原來那裏有一條小溪，溪裏的水還很清澈 










在整晚的 BBP 活動內，阿偉一直坐在曉柔旁邊説：「你要弄東西給我 


吃。」 

「你自己不會弄嗎？」曉柔反問。 

「是你答應我的，所以我才去撿樹枝，我現在很餓了。」阿偉裝成很餓 
的樣子。 

於是曉柔沒有辦法，只好也幫他弄一份。 

這次露營所有人都在一片歡樂聲中度過。 

露營過後，阿偉每天都會到曉柔的學系處找她，有時候來送飯，有時候 






約她去吃飯，看電影等等。不過曉柔都一一拒絕了，因為她覺得像他這樣的 
有錢少爺都是很貪玩，所以絕對不適合她。但是阿偉從沒有放棄，他持續了 
三個月無間斷的噓寒問暖，天氣凍了還會拿着女生的大衣從北樓走到南樓來 
送給嘵柔。曉柔的朋友都説阿偉這次很認真，不像是玩的，叫嘵柔考慮一 
下。其實嘵柔不是鐵石心腸的，她早已經心軟了，不然也不會每晚也期待着 
阿偉的電話，最終阿偉認識了曉柔三個月後便追求成功了。 

在別人眼中，阿偉和曉柔是令人羡慕的一對，大家都以為他們會一直在 


起，直至白頭到老。可惜天公不造美，在他們的相識兩周年那天，嘵柔因 



為交通意外死 T 。當，斯，阿偉很傷心，他們的朋友也很傷心。過了不久，阿偉 
就離開了香港，去國外讀書，大家都認為他是不想觸景傷情而離開的。 

於是在這一年裏曉柔都沒有離開陽間，希望能找到阿偉。 

「所以我要找他。」曉柔説。 

我們聽了都覺得很可惜，但小莉卻流露一副不容置信的樣子。 

「你正在想甚麼，小莉？」阿力問。 

「你剛才説的那個馮家偉跟我的一位朋友一樣名字，而且他也是從外國 





回來的，也是有錢人。但是他不像你説的那麼專一，而是花花公子一名。」 
小莉説。 

於是我們就幫曉柔調查一下那位馮家偉是不是就是曉柔的男朋友，結果 
出乎意料地出現另一個版本。那位馮家偉跟曉柔的男朋友是同一人，但是當 
阿偉跟曉柔在一起的時候，同時都有跟很多女生發生過關係，只是嘵柔一直 
都相信他，而且他的朋友都包庇他，所以曉柔毫不知情。 

其實阿偉離開香港到國外不是因為怕觸景傷情，而是因為曉柔的父母期 
望阿偉可以跟女兒舉行冥婚。因為曉柔在生時，她跟阿偉是很好的情侶，既 



然她在世時不能讓她‘勒、心出嫁，到她死後也希望可以圓 r 她這個心願，而且 
他們都覺得阿偉是真心喜歡他們的女兒，所以就向他提岀這要求了。但意想 
不到換來的卻是無情的拒絕，原因是他不願意和一隻女鬼結婚，而且他覺得 
嘵柔的死與他無關，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負責，甚至以離開傷心地散散心的名 
義遠走國外。表面説是散心，但其實他一心往外國度假，而且每天都在吃喝 
玩樂，完全沒有傷心的感覺。況且近期他還力追一位在便利店做兼職的女 
生，不過都是抱着玩的心態。還好那位女生沒有理會他，而那個知情人士口 
中的那位女生就是小莉，只是嘵柔一直都被蒙在鼓裏，還以為自己的男友仍 
然那麼專一。 





「為甚麼會這樣？他一直都是在欺騙我嗎？」曉柔傷心地哭。 

「現在不應該傷心，曉柔。你現在最重要是應該去輪迴投胎，你已經浪 
費了一年時間，他不值得你這樣做的。」我説。 

r 其實你現在知道也是好的，至少你可以安心去輪迴了，沒有甚麼雜 
念。」我繼續説。 

「對呀，嘵柔。雖然這方面的東西我不懂，但我也覺得師傅説得很對。 
你不要再在這種人身上浪費時間了。」小莉激動地説。 


「謝謝你們，雖然你們不認識我都這樣幫我.，嗚嗚……」曉柔哭着説。 
r 不用客氣，你也不要傷心了。我幫你做一場超度法事，好讓你盡快輪 
迴投胎。」我説。 

「嗯，謝謝你們。」曉柔説罷就消失了。 

事後，我馬上幫曉柔做了 一場超度法事，俗語有云：「男人不壞，女人 
不愛。」一個天真純品的女孩，遇到一個風流的男子，到死後還被蒙在鼓 
裏，慶幸這女孩子心地不壞，沒有一絲怨恨，放下一切受我超度，這是我感 
到最安慰的。 




吧 


人的七情六慾中，情是最令人難以觸摸和解釋，或者真是曉柔前生欠下的債 
，如此一個好心腸的女孩，相信她下一生一定可以找到一個真心的伴侶。 



黑狗復仇 



立心不軌，黑狗當災 

人死後化為厲鬼復仇故事你們聽得多了，但動物死後化成惡鬼索命你們 
又可曾聽過？今次説的，便是我驅鬼的個案中， I 隻動物化為厲鬼索命的真 
人真事。 

阿曼兩夫婦是菲律賓人，移居澳門都有十多年了，他們沒有甚麼特別之 
處，不過有個習慣是喜愛吃野味，不論甚麼古怪的動物，只要是入得口的都 
會食，尤其偏愛吃狗肉。 



住在阿曼夫婦(阿曼及阿蓮)不遠處，有一個土生的澳門人添叔，添叔 
的兒女早已移民了，只餘下他一個不願跟隨，而陪伴添叔的，便是一隻黑狗 
名叫「黑妹」。 

黑妹是一隻很懂人性的狗，有幾次有小偷想入屋偷竊，都給黑妹趕退， 
其中有一次更咬到賊人。添叔有一次在家中午睡時，忘了熄爐火，燒乾了的 
水煲差點釀成大火，也是黑妹在危急下吠醒主人，讓他及時關上火爐而救了 
他一命。 

所以添叔對黑妹是愛護有加的，而黑妹也和一眾街坊十分熟絡，每次添 



叔和黑妹外出散步時,'|■經過的街坊也會和他們打招呼，而小朋友也十分喜愛 
和黑妹遊玩。所以在眾人的眼中-黑妹是一隻很和善又忠心的黑色唐狗。 


但有一樣奇怪的事，便是黑妹每次見到阿曼夫婦都會狂吠，或者是狗天 
生的感應，知道阿曼夫婦經常殺生食狗肉(當然街坊們都不知情>。阿曼夫 
婦雖然和添叔不太相熟'但因為每次黑妹面對他們都有酷似攻擊性的行為， 
少不免會令他們害怕，因此阿曼夫婦亦曾向添叔投訴過。 

「添叔！你的狗是否有種族歧視？為何硬是只對着我們吠啊？」阿曼 

問。 





「對啊！你隻狗是不是瘋了啊？」阿蓮也插嘴。 

「對不起！對不起！黑妹！不要吵啦！嚇倒人啊！為何你硬是對他們 
(阿曼夫婦)吠啊？」添叔指責黑妹。 

雖然添叔一直按着黑妹，但黑妹仍然想反抗，對着阿曼他們吠叫。 

「這他媽的煩狗，終有一天我就劏了你！」阿蓮心想。 

始終狗是動物，也有野獸的天性，為免日後黑妹會真的攻擊阿曼夫婦- 
近月來添叔已很少放黑妹出來散步了。 

某一天，添叔的朋友明哥到來探望他，也順道帶了自己的黑狗來，原來 


他們的兒女都已移民，只餘下一個人在澳門生活。明哥也是飼養黑狗，因為 
純黑的黑狗已很難找到，故大家都有興趣為他們的寵物留下後代。由於當時 
大家的狗兒都不足三個月大，於是大家協議待狗兒大一點的時候，為牠們繁 
殖後代之後才一起帶牠們去結紮。 

兩個月很快就過去了，也許母狗在懷孕期會比較緊張，每次阿曼夫婦經 
過，黑妹都會比過往吠得更大聲，或者可能是牠怕阿曼夫婦會對牠不利。不 
過老實説，阿曼太太真的正在計劃捉了黑妹，來一個美味的狗肉餐…… 







死亡散步，陰陽永別 

在夏尾秋涼的一個晚上，添叔飯後在小花園小睡了片刻，一時間忘了鎖 
上小門(這是給黑妹進岀的小門口)。自懷孕後，黑妹很久沒有外出了，此 
時中門大開，黑妹還不乘機岀去打個白鵠轉嗎？但這一個白鴿轉，也是牠一 
生的最後旅程。 

當黑妹外岀時，阿蓮剛巧在花園外收衣服，見黑妹經過，心中便起了邪 

念： 

「天助我也，你這狗眼看人低的臭畜生！今次你有難了 ！」 




阿蓮鬼鬼祟祟的起，到屋後，拿出一塊肉乾掉在後門，並拿起了一個大布 
袋及鐵棒，準備暗算黑妹。黑妹不妨有詐，正在低頭嗅地上的肉乾，阿蓮馬 
上從旁閃岀！由於來勢突然，加上黑妹腹大便便，阿蓮在電光火石間已用布 
袋將黑妹笠着，跟着隨手來幾次攻擊，鐵棒無情地在布袋上狠狠敲着，此時 
只聽到一陣陣狗叫的悲鳴。 

也不知是否添叔的心靈感應，他突然驚醒並大叫： 
r 黑妹！黑妹=:」良久也沒有回應。 

此時阿蓮隱約聽到有人呼叫黑妹，她知道添叔發現了黑妹失蹤，便一手 




抬起那染了血的布袋入屋。此時阿曼正在看電視節目，他見到阿蓮抬着一個 
大布袋進入屋內，也有鮮血在袋上，心中一驚便問： 

「老婆，你殺了人？」 

「發你的神經！我捉了 一頭狗，今晚一於來個狗肉煲！」阿蓮回答。 
無端端怎會有頭狗走出來？這個令阿曼摸不着頭腦。當阿曼跟阿蓮入了 
廚房，便隨即打開布袋一看！ 


「這……這……這好像是添叔的狗嗎？你捉了牠？」阿曼驚奇得瞪大雙 
眼問。 






「是又怎樣？不 fil , 又怎樣？反正今晚有大餐！就算是，這死畜牲經常對 


我們狂吠，我早就想斃了牠=:還有啊！牠有了身孕！狗胎很補身啊！哈哈…… 
我們走運了 ！」阿蓮説。 

只要一聽到狗肉和補身這四個字，阿曼兩夫婦就連老豆姓甚名誰都忘記 
了，他們馬上拿出刀器，準備要來一個大搞作！ 

「老婆！牠好像未死，仍有氣息啊！」 

阿曼只見黑妹在奄奄一息的呼吸，但由於受到重擊-也離死不遠了。殊 
不知，阿蓮再度拿起鐵棒，無情地向黑妹發力再加一棍！ 







一個劃破夜空的悲叫！添叔心頭也即時一酸，好像同時感到一陣撕心裂 
肺之苦。 

「黑妹……不是岀了事吧？」 

添叔有一陣不安在心中泛起，但他仍在外面不斷叫「黑妹」，竭力尋找 
他的寵物。可惜的是，添叔卻不知道黑妹已離開了他…… 

飽受無情的一擊之後，可憐的黑妹終於死去了，鮮血在牠的頭中不斷流 
出。一般情況下，狗隻死後是不會合上眼睛，當阿曼夫婦執起黑妹的頭要割 





下時，彷沸看到牠雙 li 流露岀極度怨恨的眼神，.雖然阿曼夫婦殺狗已是家常 
便飯，不過也從沒見過這麼凶狠的眼神，心中也不禁一寒。 


「不要看了！快快劏了牠吧！否則會不新鮮的！」阿蓮催促阿曼道。 

阿曼隨手一劈！頭部應聲落下，阿蓮用利刀往狗肚一劏……鮮血及內臟 
馬上隨之溢出，更可怖是……阿蓮居然變態得用手往狗肚內挖，找岀了狗 
胎，再馬上用燒酒浸着。這等血腥變態的事，真完全不明白何以岀自一個女 
人的手裏。 

此時，大門有人按門鐘。 





「弊！ |定是那老不死(添叔)找到上門了，阿曼-你去打發他走 
吧。」阿蓮説。 

其實這兩公婆也不是第一次偷人家的狗來吃，為了打發狗主，隱瞞及裝 
同情的「表演」已是他倆的家常便飯。阿曼今次又假意安慰了添叔兩句，並 
吿知他會留意黑妹的下落，便打發他走了。 

由於黑妹都不是細小狗隻，而且更有四個狗胎，兩個人未必可一晚內將 
宰割了的東西完全消化，但他們又怕留下證據太久會給添叔找上門，故阿曼 
便致電給闸個好友，阿德和阿財到來一同享用。 


可憐的添叔找了 一整晚，聲也叫得沙啞了-.可惜仍是找不到牠。自他堅 
決不隨兒女移民，老伴死後他一個人孤獨地生活，直至在街上拾了黑妹回家 
治養，才尋回久違了的笑容和安慰-可惜，如今他唯一的老朋友都失蹤了。 
添叔的身體疲憊不堪，他找到一張長椅坐下來後，淚水已忍不住在眼眶內滑 
出來。晨運的街坊見到添叔坐在公園裏哭着，經上前了解後，也自發性的幫 
忙尋找黑妹，最後當然是找不着，因為黑妹已在那一班野人的肚中。 

這天後，添叔每天都在花園中坐着，期待有一天黑妹會回來。只不過， 
他心中硬是有一種無法説出的感覺，知道黑妹失蹤就是和阿曼夫婦有關'但 
又苦無對證。 






自添叔失去黑妹後，大多數晚上的睡夢中，他都見黑妹無奈的看着他， 
而且滿身鮮血，無論添叔如何追，也追不了，牠只見黑妹跑入 I 間類似是平 
房的屋內，添叔依稀感覺到這平房跟阿曼夫婦的屋很相似。 

「真的是和阿曼夫婦有關嗎？」這個疑問不斷在添叔腦海中徘徊。 

神秘怪聲，心膽俱裂 

另一方面，阿曼夫婦自監生殘殺黑妹及牠未出生的狗嬰兒數天後，每天 


晚上均聽到附近傳來，卿吠聲，其實在這平房區有狗吠不足為奇，所以阿曼夫 
婦也沒有理會。 

不過這些吠叫聲每天晚 t 都會在差不多的時間出現，再細心一聽，都是 
在他們的家附近，而且十分的清晰。犬吠聲之中，更夾雜有向人攻擊的低鳴 
聲。 

已連續多晚都是這樣了，這一夜阿曼再也忍不了，決定拿起一根木棍， 
走出屋外看看是哪家的狗兒或流浪狗在搞事，企圖狂毆牠一頓作為發洩。 

「他媽的！哪處來的臭狗？幹嗎吵着你老子我睡覺卩」 

可是，當阿曼走出屋外，發現四周空無一人，只餘下晚夏的蟲叫聲。他 





再行去後園看看，竟然沒有任何東西，也沒有蹟象有狗隻曾經走了入來，阿 
曼随後又回到屋內，上床再睡過。可是隨後那狗吠臀又再出現，阿曼又再起 
身，氣沖沖的拿起木棍又再跑出花園 

怪了 ！ 一切又回復了平靜，阿曼再小心翼翼觀察四周，莫説狗兒，連小 
虫都沒有。此時阿蓮都起了身來了解事情。 

「老婆，你也聽到有狗吠聲嗎？」阿曼問。 

「當然有啦！哪家人的臭狗兒啊？晚晚都是這樣，給我知道一定斃了 
牠〃」阿蓮有點生氣。 


「不過，我出來#;、過兩次，都沒有任何東西，每次一岀來，狗吠聲又停 
止了，但一入屋，牠立刻又大聲狂吠。」阿曼詭異的説。 

r 不要理啦！明天我去問問是甚麼事吧！既然那臭狗兒晚晚在吠，一定 
有人聽到要投訴的。」阿蓮説。 

跟着兩夫婦再回到屋中，不過……狗吠又再響起了……他們心中此刻雖 
然甚覺奇怪，不過大家都不説甚麼，當作聽不到便抱頭大睡了。 

第二天，阿蓮四處向鄰居查詢，近來是否每晚都聽到有狗吠聲，奇怪是 
沒有一個人聽到，即使有養狗的人，都住得很遠，就算有狗吠也不會這麼應 








聲。 

「阿蓮！如果真是這樣，老早都有人投訴呢！」一名村民向她説。 

「説到這點都是一個疑問，沒有理由這麼嘈吵，而且還嘈了這麼多晚， 
也沒有人投訴，即使我不投訴，鄰居們也會岀聲呢？」阿蓮心想。 

當阿蓮想得入神時，在人群中有一把聲音向阿蓮發問： 

「阿曼太太，你有否見過我的黑妹？」添叔在人群中步出來向阿蓮查 

問。 

阿蓮受到這個突如其來的質詢，一時間表現出驚徨失措的樣子。 


「沒有沒有！沒 wi 見過！」阿蓮説罷便急步的走遠了。 

雖然阿蓮沒有透露過任何殺了添叔狗兒的事，不過這一個反應，也令添 
叔的疑心更加大。 

離奇的狗吠臀，仍是每晚騷擾着阿曼夫婦，由於阿曼夫婦是不信鬼神， 
而添叔那天又這麼奇怪一問，他們認為一定是添叔驅使一些頑童做手腳， 
要他們露出馬腳，故此阿曼夫婦每晚都想盡辦法捉這隻「哮天犬」。但事實 
上，每次都是無功而還。已一星期了，他們實在無法好好入睡。 

這晚，阿曼致電阿德，欲向他訴説近來這樁怪事，但未説到一半，阿德 
已經反問阿曼：「你又是半夜三更給狗吠聲吵聲？」 





阿曼聽到後心中忽然一震，阿德再説：「阿財昨天都有打電話給我，他 
也是近來每晚都聽到狗吠聲，吵得不能入睡啊！」 

此時阿曼知道事件不太尋常，便約了他們到家中小聚談談這件事。當他 
們到了阿曼家中，|入大門，阿曼看到他們半死的樣子，於是便問： 
r 阿財、阿德，你們的眼肚怎麼這樣瘀黑的？」 

「對呀，今天都説過，我們原來都有相同的遭遇。」阿德説。 

「這麼巧？先入來再慢慢説。」阿曼説。 


他們四人不約而同説出最近這幾晚離奇的狗吠聲，以科學角度分析，阿 
曼夫婦住在平房，有狗吠或有人開玩笑也不岀奇。 




但奇在阿德是住和|人樓宇，住客不能養狗\雖然他也懷疑有人偷養，亦 
有向管理處投訴過，經調查後卻得悉整座大廈根本沒有人養狗，也沒有住客 
投訴有狗吠聲，包括他的鄰居。 


而阿財更是住出租房，問過全屋的同住租客，包括包租婆，都沒有一個 
人聽到狗吠聲，也沒有人養狗。 

一切似乎是只有他們四個人才聽到狗吠聲，説到這個結論，大家無不你 
眼望我眼，手也有點震抖。心中的寒意突升，皮膚也起了疙瘩。三人説完彼 
此最近的經歷後，都沒有再説過甚麼，阿財和阿德便回家了。 

送了朋友離開後，阿曼望着阿蓮説： 






「老婆，不是這麼邪門吧？」 

「邪甚麼=:我們食野味也這麼多年，狗肉當豬肉食。人就有鬼，狗那有 
鬼？我們以前吃掉這麼多野味，有都老早來報仇啦！」阿蓮説。 

「但……真是，你不覺很怪嗎？」阿曼都開始懷疑有點問題了。 
r 怪你個頭！快點去洗個澡睡吧！明天我約了醫生，這星期都給這混帳 
聲吵得不能入睡，還是找醫生開點安眠藥為妙，理他是甚麼狗鬼，最緊要一 
覺睡到大天光！」阿蓮道。 

阿曼無可奈何下，便去洗澡睡覺了。可是，這晚狗吠聲也是如常岀現…… 




犬魂索命！ 血債血 愤！ 

阿蓮今天看了醫生，也開了一點安眠藥給她，讓她晚上睡前服用。 

「老公，你要來一顆嗎？」阿蓮説。 

「不！不要了，兩個都睡得死了，發生事豈不是大件事？」阿曼道。 
「不理你了，我先睡，今晚可有覺好睡了 ！」阿蓮邊走入房邊説。 

阿曼梳洗後，便入了房間，由於這日子真沒有一晚可安睡，他一爬上床 
便呼呼大睡了 o 

半夜，又是一陣狗吠臀，又吵醒了阿曼。但阿曼經過一星期的「訓練」 





後，打算塞着耳朵不再理會。可是 . 

「啊？怎麼這次的狗吠聲好像這麼近又這麼怪？似是在房間發出的？又 
似是人吠的？」 

阿曼覺得十分奇怪，轉過身來看看-赫然見到阿蓮坐在床邊背向着他。 
「喂！老婆！你不是食了安眠藥嗎？不是連安眠藥也不行吧？」阿曼問 

道。 


但阿蓮沒有回答-呆呆的背着他，跟着她便站起來轉身面對着他，從她 
口中-阿曼聽到那種特別的狗吠聲，是由阿蓮口中發出 '阿曼馬上打開床頭 
燈看個究竟。 





阿曼眼前的阿蓮 ■!,' 流露岀令人十分震慄的目•光，有如殺人的眼神，口中 
還一直發岀有如狗吠的低沈聲，一直緊緊盯着阿曼。 


「老婆！你做甚麼？不是那醫生開錯了迷幻藥給你吧？」阿曼帶點驚慌 
地問。 

阿蓮沒有回答，只是不斷發出低沈的叫聲，似是一隻準備向人攻擊的野 
獸，不斷怒目瞪着阿曼。阿曼此時退在房間角落，一直叫喚阿蓮，但阿蓮並 
沒有改變，仍是用十分怨恨的眼神看着阿曼。 

忽然間，阿蓮步出了房間，由於情况實在太恐怖，阿曼不敢上前，只有 
偷偷看阿蓮從睡房走出去。 




阿蓮步入了廚房，阿曼在一個安全的距離下從後跟着，當他到達廚房門 
邊，偷看裏面的情況時，馬上大吃一驚！ 

阿蓮拿起他們一向用來劏狗的大刀，正想向着自己的身體插下，阿曼此 
時當然馬上跳出來阻止。阿曼左手來一個熊抱便抱着阿蓮，右手捉着她的 
手，阻止她提着大刀，可是不知阿蓮何處來的力量，低沈地吼了 一聲，一掙一 
脱，阿曼便馬上給掃至九丈遠，重重地撞到牆上，霎時間頭昏腦脹，眼中金星直 
冒 o 

阿曼還未定神，一個令他震驚的場面已出現在眼前，他只見阿蓮已手起 




刀落，大刀直插入她 ，, 內，最離奇的是，阿蓮好像完全感覺不到痛楚，還再 
橫拖一刀！鮮血及腸臟馬上有如瀑布流下，跟着更恐怖是，她用另一隻手往 
身體內一插，好像找東西一樣，這情境令阿曼立刻聯想起阿蓮當日殘殺黑妹 
時，挖出牠胎兒的情景。 

這一刻，阿曼除 r 發呆、驚恐！也不知可以再做甚麼。一陣陣慘叫聲及 
救命膂，剡破迠地方的寧靜。 







虧心事作，法事補救 

警察在現場正調查阿蓮精神失常的自殺案，由於自殺者太過自殘，也有 
一度懷疑是阿曼謀殺太太，不過兇器上只有阿蓮的指紋，故表面證據並不成 
立，經調查後，有可能是阿蓮服用了過量藥物，而引起不明因素的精神失常 
反應自殺。 

另一方面，警員也在其家內的雪櫃搜到一些狗腳和骨頭的殘肢，相信又 
是另一頭不幸的狗兒慘遭毒手。 



直到現在，一眾卸坊才知道原來阿曼夫婦有食狗肉的習憤，無不指其殘 
忍。而在一旁看熱鬧的添叔，知道事件後，心中也有九成估計當天黑妹的失 


蹤是他們的所為，只可惜一直苦無對證。 

事後，阿財和阿德到警署保釋阿曼。 
r 阿曼，為何你老婆這麼大件事呀？」阿財問。 
r 是啊？真是嚇死人呢！」阿德道。 

r 不……不……是那黑狗要來填命！我看到……看到她發出狗吠的人 
聲，跟着她做出自殘的動作，好像上次我們宰那黑狗一樣，我……我很記得 
她也是伸手往肚裏挖着……是！真是有鬼啊 m ; 怎辦？怎辦？下一次我不知是 









你或我啊！」阿曼有點失控的説。 

事到如今，不信鬼神的他們都有九成九肯定是那黑狗陰魂不散，要來填 
命，大家也很擔心，不知誰是下一個黑狗的復仇對象。 

為了保命，他們當然馬上四出問友人找一些師傅救命驅鬼。巧合地經一 
位善信介紹下，他們找到我求助。見面後，他們立刻向我•五一十説岀詳 
青 o 

我聽後已有點怒氣，並指責他們做得太過分，因為狗是生物中最具靈性 
的動物之一，而且任何動物(包括人類)在懷胎時的靈氣最重，他們食狗肉 
已十分不對，更明知那黑狗有孕，監生劏了牠的肚子取出狗胎來享用，實是 


非人所為。 • 

雖説是畜生，但他們這種劣行都是罪大惡極的殺生罪孽，而且那黑狗死 
前受到極大痛苦，故今次化為厲鬼取命，雖然我真的不太想幫他們這班劊子 
手，但在人的立場來説我又不會見死不救。所以便去到阿曼家中當日殺狗的 
地方做場超度法事，希望可以令那黑狗的鬼魂及牠那數隻枉死狗嬰兒早日登 
極樂，投胎轉生。 

幾天後，我打點好一切便和徒弟們到達阿曼的家，我一入其家門，已覺 
一陣頭痛，一陣悲慘的陰氣在我身邊環繞，由於我有法在身，故全身均感到 
發熱的情況，這是我們對陰極力量存在的自然反應。 







「你是否在這間屋的廚房經常殺生？」我語氣有點嚴厲地問。 

「啊……是……師傅……通常我們捉了狗或野味回來-都是自行在這兒 
處理的。」阿曼有點不好意思地道。 

「那你們呢？」我再問他兩個好友阿財和阿德。他們也稱阿曼偶然都會 
叫他們來吃一頓野味或狗肉餐。 

我心中一陣嘆息，搖了搖頭便説： 

「就因為你當這兒是屠房，殘殺了不少動物，家中又終日暗暗沈沈，慢 
慢便積聚了陰氣和怨氣。雖説動物的力量不及人大，但日經月累，終有一日 
會有足夠力量爆發出的。而今次你還要殺了 一隻懷胎黑狗！ 一屍五命，黑 






狗的煞氣已經很重，再，加上這兒的怨氣，不化厲鬼才怪了 = :」我嚴賫他們。 


但現在生氣又有何用？事情已發展到這個地步，唯有是做場法事，盡我 
能力吧！ 

我嘆了一 口氣後，便開始在阿曼家中作法，作法期間，各人都感到寒氣 
陣陣，或有一陣找不到來源之陰風一下子吹過，可能是死去的動物在向我伸 
冤吧。 

法事過後，我交了一些符及護身物品給他們三位並説： 

「法事已做過，日後你們怎樣就看你們了，千萬不要再有下次了 —•」 
雖然他們連聲説下次不會再犯，不過又是否可信呢？我想只有天知曉 




當我離開時-有一位老伯上前來向我打招呼，我也不以為意，也交了一 
張咭片給他。 

老 人與狗 ，再遇重逢 

第二天，這位老人家來到我寫字樓處。 

「師傅！你好！我叫余添，人人也叫我添叔，我今次來是想了解一下關 


於昨天阿曼家中的法事。」添叔説。 • 

在維護私隱及職業操守的原則下，我當然不可吿知添叔昨日做法事的詳 
細情形，不過聽 r 添叔和黑妹的故事，及他失去黑妹後的生活，看着他雙眼 
的淚水不斷落下，我也不禁有點傷感•，而且據我估計，這次岀事的黑狗，應該 
是這位添叔的寵物。但我又不可直接向他人透露詳情，故我只好婉轉地説： 
「添叔，希望你明白，我不可以直接向你説岀客人的事，不過請你放 
心，那兒的冤魂當天已由我來超度，疑兇已受到上天的制裁。我想信一切是 
緣份，有緣的，黑妹一定回來與你相聚。這裏有一道符是送給你的，好好收 
下，不要傷心了。」 





雖然我心中早知答案，奈何我不能直説。但在婉轉的談話內容之中，我 
想他也會明白真相，只欠我未説出口而已。看着他孤單失落的背影，我也替 
他感到悲哀。 

大約半年後，有一次在街上看到有一位老人家拖着一頭小黑狗，這位伯 
伯開口問我： 

「師傅！你好！你認不認得我？我是曾到過你寫字樓問那件黑狗事件的 
主人添叔。」添叔説。 


我細心想了一會，才想起是大約半年前為阿曼做完法事後，來找我問真 
相的老伯。 

「很多謝師傅你做的法事，阿曼在你做完法事後不久便搬走了，好像返 
回菲律賓。後來有朋友在他的屋清拆時，找到了黑妹的狗環，故我相信我的 
愛犬的確是死在他們手下。不過也很奇怪，當我拿回了狗環後便經常發同一 
個夢，看到有一個白鬚公給了我一道符，指着我去一個後山的地方，後來有 
一次散步，果然在後山的空地，發現有一頭小黑狗，他看到我便如久未重逢 
的朋友一樣，一直跟着我回家，我相信是師傅你當天超度後，黑妹再投胎回 





來找我了！不管如何，要多謝你啊！」添叔感激地説。 

我聽後也感到高興，也驚覺祖師是何等神奇-估不到世事往往是如此奇 
妙。而有關阿曼他們三人後來的情況，我沒有再追問下去。 

曾有人聽説過他們都已經離開了澳門，也有人聽説他們入了精神病院， 
不過對我來説，他們的罪孽實在錯得連我這麼有氣量的心都覺得不能接受。 
要做的我也做了，餘下的就只有等祖師安排，和看他們的造化了。 

不過有一點安慰是，添叔再找到了他的人生希望。 



後話 


我想你們怎樣也沒有想過，原來動物都會變成鬼來復仇。+錯，連我都 
感到驚訝，可能你們會問，為何屠房的屠夫每天劏雞，殺鴨過百隻，牠們又不 
報仇呢？其實這班屠夫每天所做的，不用那些死去的動物變鬼回來報仇，他 
們死後到陰間便會受到殺生的罪孽刑罰，下一世很大機會變回畜生任人宰 
割，而今生劏他們的，就是上一世被他們劏的動物投胎轉生，這樣便應對了 
六道輪迴•，因果報應的概念，只有脱出這個困局，才可以有解脱的一天，阿 
曼夫婦對那黑狗的殘忍殺生，雖説對方是動物，但實在令人髮指，而阿財和 
阿德也間接成了殺生的幫兇，現在回想起來，心中仍有點激動。 





在此我想向大家説句話，這個世界任何生物都有他的生存權利，我們人 
類自稱萬物之靈，不斷迫害同類及殘殺其他生命，到後來只會令自己招來惡 
果，或者有時我想，如果我們沒有在這地球出現，世界會否比現在更安寧 
呢？我真是找不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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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有瀏%筆者的博客或法基師叔的博客*並追看「法基講古」的讀 
者，相信等看以下的結局已經等得好心急了。謝謝您們的跗心等待，即將為 
您送上《魔魂不息》結局篇—— 


上回提要： 

梅菲正在麥斯和美妮的屋內唸經文之際，突然聽到陣陣恐怖的怪聲.，正 
當梅菲盤算應如何面對時-他眼尾突然看到一個小盒子，令他想起了一些 

InA . 





西 


「我記起了！來吧魔鬼=:」梅菲心中想着這句話，便轉身往盒子內看！ 
梅菲伸手往小盒子內一找，揭開一個暗格，拿出一個用紫色布包起的東 

是一個頗殘舊的木十字架。 

梅菲拿起十字架，在約翰的胸前按着，然後便集中精神再唸經。 

「我奉天主耶和華之命，命令你從這羔羊身上出去！」 

當梅菲大聲唸了數遍後，一切平靜下來，而約翰則一動也不動。 

「約翰約翰！」麥斯和美妮在大叫。 
r 咳咳……」約翰似有反應地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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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救了約翰一命的十字架後，再包好放回盒內。 

那十字架是歷史悠久的東西，是白先生一次機緣下，由一名主教在臨終 
前轉贈給他的寶物。而這十字架更曾經被多位驅魔神父使用，故一定儲存了 
不少神聖的力量。 

「多謝你，師傅……幸好你留下這個重要的東西給我……」梅菲心中暗 
謝白先生。 

雖然暫時是安全了，但他們仍有擔心，故梅菲唯有重做結界，也叫美妮 








和約翰暫時到旅館居住，梅菲及麥斯則等待白氏夫婦回來。 

兩天後的早上，白氏夫婦帶來了一位十分出名的驅魔神父，他的名字叫 
約瑟，雖然他有六十多歲，但看他的行動，似只有四十多歲，而且驅魔經驗 
絕對豐富。 

麥斯夫婦及梅菲一早已在大門供候這位救世主來臨，當約瑟神父看過麥 
斯的家後，麥斯夫婦正期待他的意見。 

「是魔鬼的 JPW ，很灼熱、很邪惡。」約瑟在視察環境後説。 




跟着，約瑟神父便馬上準備好一切，然後便開始為這間屋驅魔。 


「放心吧，一會兒我一直誦聖經，你們一直跟随我唸，跟随我走’遇到 
任何異象千萬不要怕，這個魔鬼對我來説不會太難。」約瑟充滿信心道。 

然後，約瑟神父便開始由大門一直往全屋走’在家中誦經、灑聖水、薰 
聖香.，起初屋中似是靜得連一點聲音也沒有，接着他們開始向二樓進發時’ 
開始聽到有重物跌下的聲音，窗口及牆身也開始有怪聲傳出。 

到達約翰的房間時，屋中開始出現搖晃，物品出現震動，情況猶如當天 
魔鬼在攻擊約翰一樣。梅菲及麥斯夫婦當然嚇得不知所措，但白氏夫婦及約 






瑟神父則穩如泰山，繼續唸經，好像已經見怪不怪。 

「冷靜一點！不要怕，和神父一同誦經！」萊利説。 

魔鬼似是遇到對手，約瑟神父愈是大聲誦讀，魔鬼便愈是反抗’情況似 
是世界大戰一樣。 

忽然間，大家只聽到一聲巨響「砰⑴二 
終於一切都靜下來了。 

r 可以了！」約瑟神父轉身 。「一 切完結了，你們用心去感覺一 下。」 
他微笑道。 




「是的！我……我嗅到一陣玫瑰的清香。」美妮説。 
「是！很清新，沒有那種灼熱的感覺了！」麥斯道。 


r 如你們有這個感覺，便是主已為你們降福了，這間屋已經給聖寵， 
祝福已在你們身上了。今後這魔鬼不可能再回來打擾你們，你們可以安心 
了。」約瑟神父很慈祥的説。 

聽到這番説話，最開心的，當然是麥斯和美妮，他們馬上擁抱起來，親 
吻一下後，再連番多謝白氏夫，婦、約瑟神父及當天拼了命救他們兒子的恩人 
梅菲。 





事件便這樣完結了，經過多年的折磨不安，今天以後他們終於可以安安 
樂樂地生活，而麥斯也沒有再擴展花園，他們一直幸福地生活，約翰也很健 
康地長大成人。 

到底由一開始的靈體，是否便是那天麥斯無意掘出來的前地主？那前地 
主為何會變了魔鬼？是否同一個靈體？這個我相信麥斯一家人永遠也不想再 
追尋下去了。 



編者按..如有讀者想閲讀《魔魂不息》的整篇故事(結局除外) 
迎瀏覽作者的博客「法基講古-魔魂不息」二至七)。 

網址： www.hk.myblog.yahoo.com/masterszetofc 






祍死的弧魂，死無全屍，怨蛰 
無沐止的趙念，幻化成不能承受 
的精神與肉體折磨，謙兇徒比死 


• 魂斷猛鬼屋一二手大屋，神秘氷池蟄汰羞一雙眼睛， 
一落水，随時以命填命 

• 鬼魅人間一立鬼陰魂排徊陽間召喚愛人 • 一樁人鬼婚 
m • 新郎只有選擇陰間娶妻，無路可途？ 

-黑狗瑷汍一懷貽的黑狗通活生生打死，化成惡鬼到隧 
m ■ 贲行要兇手飽噌牠臨死前的痛苦…… 

有媒 r 怪談 j 最高收視嘉賓主持 u 徒法正 帶你投入四 

涸棰度詭秘驚心的靈異國度 • 讓你如蚤身故事现埸 • 
感受琺怖、駭人、心慌的人鬼蛰魂交戰…… 






























誌的主編’也有幸得師父讚賞我的文筆，邀請我做這本靈異檔案的代筆。其 
實在下的文章，相比著名的大作家，或許是小巫見大巫，不過相信自己也有 
過人之處。 / 

由於沒有執筆太久了，故文章的修辭用字可能會比較淺白，但 I 本好 
書，不是單單文字修飾得好便算是好，最重要是內裏的故事可 以觸動人心， 
令大家有所共鳴，只要把握這一點，用一，些淺白的詞語也可做 到好的效果。 
正所謂 •• r 一個平凡的樽子，也可能是比有花巧的更耐用6」 

由於這是一個新嘗試，我特意挑選一個日誌中最受歡迎的個案來 重新編 
寫及再深入説明，而編寫這個故事時，正正是伴我十多年的 愛犬離去的時 
刻，故此寫起來，對添叔這個人描述得更為感性，我相信每一 個愛護動物人 
士也會對這個故事有所共鳴。 




至於本書的主打故事是發生在大馬的小盈瀛兇殺案，這件案件「怪談」 
攝製組及司徒法正師父也追蹤了很久，也是一眾善信曾出心出力幫助小盈瀛 
的重大事件。整個案情情節撲朔迷離，兇手的冷血程度更令人恨之入骨。當 
然結局也是出乎意料，再加上師父及「怪談」攝製組參與其中，發掘了好多 
鮮為人知的事情，若要知幕後一切真相，真要細心閲讀內文了。 

另一件事，就是要感謝師父給我安排了一個附錄，刊載了 一個我好辛苦 
才搜集得來的真人真事。不過，在此亦要先向在日誌看不到結局的朋友説聲 
對不起，因要買書才可看到結局呢！ 

在此也要多謝我的助手阿瑩，幫我記錄司徒師父在拍攝「怪談」時的所 
見所聞，再給我作編寫，令我的工作量可以大為減輕。 

最後，希望大家用心去感受司徒師父這本新書，謝謝大家！謝謝師父！ 

法基師叔 

*註：我刻意用師父這個「父」字，而不用「傅」，是因為用這個「父」字會比「傅」更 
為親切。 




早於七、八年前 BJ 、 跟司徒師傅結緣，司徒師傅一直給我的感覺就是好像 
有用不完的精力，一年四季，全年無休，四處奔走，彷彿沒有一刻是停下來 


的。 

在眾人眼中，司徒師傅是一位著名玄學家，笑容滿面、形象親切.，在我 
眼中，司徒師傅卻又是一位另類旅行家、冒險家，他帶領「怪談」攝製隊四 
處尋幽探秘，歷盡艱辛，為求探討靈異世界裏的真相和真理，有點像現代版 
唐三藏，而他所到之處，有錢人都未必去得到，就算去得到，都未必可親身 
拜見當地的奇人異士，更不用説去經歷那些不可思議的靈異怪事。 

司徒師傅最令人敬佩之處是沒有門戶之見，他經常説.•「一點神靈無界 
限，萬千佛道同一源。」萬法歸宗，皆是導人向善。故此，司徒師傅能夠廣 
結善緣，與不少奇人異士毫無保留地交流玄學心得，並擭得隱世高人傾授不 
傳之秘法，從中獲益良多。 

現在，司徒師傅將自己所見所聞，以靈異檔案系列的小説形式與廣大讀 



者見面，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換個形式來説教，最終亦是導人向善，我覺 
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誠然要深表支持。在此謹祝這個靈異檔案系 
列長出長有，繼續得到廣大讀者支持與認同。 

鄺偉聰 
澳門道教總會理事 




前，我有 * 位對靈異事件很感興趣的朋友向我推介，那時候聽她説得眉飛色 
舞，好緊張刺激似的。於是就在好奇心驅使下第一次收看「怪談」，想不到 
自那一次之後就一直追看到現在.，可能這就是我跟「怪談」節目的緣份吧。 

最初我收看「怪談」也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態去觀看，但是隨着「怪談」 
攝製隊不斷去探訪那些著名猛鬼地帶之後，我才慢慢發覺他們並不是鬧着 
玩，而是非常專業和認真。每次攝製隊都需要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面對很 
多未知數，一步一驚心。所以每次攝製隊去拍攝都會有一位師傅在旁為他們 
打點一切和提供一些專業知識，必要時還會出手保護各隊員的生命安全。 

在節目中我經常看見一位師傅跟隨攝製隊到處走，看見他總會在危難時 
挺身而出，確保大家安全。這樣慢慢地對他有了印象，知道他就是司徒法正 
師傅。從那時候開始我對司徒師傅作出主動的了解，並有幸和司徒師傅在不 
同場合碰面結緣。 




後 來知道 司徒師傅開始出版他的靈異真實個案小説，當中記錄了很多司 
徒師傅和攝製隊遠赴不同地方經歷鮮為人知的靈異事件。雖然不可以親身去 
感受 ，但每當閲讀司徒師傅的小説後就仿如親臨其境，當時的情景頓時變成 
影像在我眼前播放•，那種心寒、緊張、害怕的感覺都一 一湧現出來。 

司徒師傅的靈異真實個案小説系列已經岀版到第十一本 f ，對於那些對 
靈異事件感興趣的朋友就最適合不過了。從中還可以吸收到司徒師傅對一些 
事和物的獨特見解，對我來説真是受益匪淺。我在此預祝司徒師傅的第十一 
本新書能賣個滿堂紅，以及「怪談」節目的收視節節上升。 

超級怪談迷 
貓寶寶 




是繼多年前南亞海嘯大災難後，筆者所遇見最痛心的情景，當年死了數以千 
萬計的人，屍橫遍野.，今次死了 一個人，屍體被肢解後焚燒，受害人是一位 
只得三歲的小妹妹。 

這次小盈瀛事件不單止在檳城引起極大的迴響，亦在香港及國內引起不 
少人士關注，我與 r 怪談」攝製隊一直有跟進此事，我不單親自在大馬替小 
盈瀛進行招魂法事，亦替她在港舉行了大型祈福晚會。 

今次小盈瀛事件案情曲拆迷離，兇手的冷血程度更令人髮指。當然結局 
也是峰迴路轉，讓人拍案叫好。我特別將此事收錄在本書之內，除了想向讀 
者披露鮮為人知的內情外，還想帶出一個信息，就是天網灰灰，疏而不漏， 
作奸犯科的人，最終會得到報應。當然，最主要是想祝願小盈瀛早日得到安 
息，可以輪迴投胎。 

在此，我要感謝法基師叔和海濱出版社的努力，好讓第十一本靈異檔案 




可以順利出版 


運財福星司徒法正 



運財福星司徒法 0 傅，畢生沉醉於風水玄.學和道術法科，精通道術， 
風水命理增運改運，為港澳及東南亞著名道家法科風水學家，澳門各大賭 
場金牌御用風水師，澳門道教總會創會會長，國際金裝四面佛殿創建人，六 
壬淳風道觀主持。由於精通道術法科，經常幫助眾多善信扭轉逆境，故被玄 
學界和傳媒界冠以「運財福星」的雅號。 

司徒法正師傅為香港有線電梘皇牌節目「怪談」連續八年收視最高的嘉 
賓主持，深受世界各地觀眾愛戴；司徒師傅與「怪談」攝製隊不斷走訪各 
地，因緣際會，有幸遇上不少奇人異士，見識過不同教派神秘詭異的降頭異 
法和正術奇珍。對於研修驅邪鎮煞、治鬼解降的法門，研究極深。期間更有 
幸和幾位高僧異人結緣，承蒙傳授高深佛法道術，從中領悟佛道義理皆源於 
一體，各派信仰，萬法歸宗。 




司徒師傅入道至今，一直希望憑着本身修為，濟世利人。從修行中感 
悟，出世入世，唯在於心。先修入世法，盡窺世間繁華喜樂.，後修出世法， 
以脱俗世，佈施世間。 

如欲對司徒法正師傅有更詳盡的了解，歡迎登入作者的官方網站 WWW . kingofmaster.com 



水禾田大師攝 



屍碎 • 靈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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